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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年初AlphaGo与李世石的对决，唤起了全世界对人工智能（AI）的关注甚至警觉。而在这场对决之前，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已经悄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预示着一个新的智能时代的开始。

当技术的演进超出我们的认知，随之而来的慌乱不可避免，担忧人工智能取代人类似乎还很遥远，但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自动化技术对低端岗位的“逐步蚕食”却近在眼前。如何缓解技术焦虑症，跟上这个急速变动的时代？

终身学习，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宿命，你需要一本人工智能时代生存指南。




















第一章 人工智能的崛起





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生产要素”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约翰桑希尔 译者/梁艳裳




人工智能正缔造一种新的“虚拟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人工智能不会随时间流逝而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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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经济学家交谈，他们几乎肯定会告诉你，疲弱的生产率增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

另一方面，舒服地靠在一些首席执行官的豪华轿车的后座上，他们会热情洋溢地诉说新技术正如何改变企业生产率。

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专家谈话，他们很有可能会喋喋不休地说着我们正濒临一场生产率革命。如果我们达到技术奇点（当电脑智慧超过人类智慧时），生产率增速将呈指数式加快。

从那一刻起，电脑超级智能将迅速发现留待发现的一切。正如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计算机学教授、《主算法》(Master Algorithm)一书作者佩德罗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所说，这个主算法将成为人类的最后一个发明。这个主算法将能够从数据中获得世界上的一切知识——过去、现在和未来。

说得婉转些，其中似乎确实存在某种“生产率悖论”。这3个故事有可能全部为真吗？很有可能，是的。

当然，在科技行业，天花乱坠的宣传并不新鲜。目前，我们距离技术奇点还相当遥远，关于我们达到这个奇点的那一天会不会到来，人们还没有达成一致。然而，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该领域有些（较年轻）的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迎来这一刻。

然而，即便是目前存在的狭窄、针对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也在产生惊人的结果——大型科技公司（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IBM）正在该领域投入资金。要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伦敦初创企业BenevolentAI，该公司试图实现医学研究的革命。

BenevolentAI创始人肯尼思梅尔文(Kenneth Mulvany)认为，药品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信息和数据挑战，这些挑战能够由人工智能有效解决。在线医学研究网站PubMed拥有2600万篇文献，并每年新增约100万篇文献。这显然是任何一个研究团队所有成员一辈子都无法完全吸收的。

BenevolentAI搭建了一个电脑“引擎”，能够阅读这些数据、对其整理归类并提取相关信息，突出显示一个领域中能够应用于另一个领域的“概念假说”。“你可以用以前想象不到的规模来看事情，”马尔瓦尼表示，“这种由人工智能评估的组件可以增强人类智慧。”

BenevolentAI正与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合作，以研究治疗运动神经元疾病和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的新方法。初步结果大有希望。

神经学讲师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表示，BenevolentAI已确认一种药物发现的途径并开启了一种惊人的新途径。“他们的引擎可以浏览大量信息，以发现新的想法重新利用。”

它还可以帮助根据基因构成来制定个性化的个人解决方案。转化神经生物学讲师劳拉费拉约洛(Laura Ferraiuolo)表示：“我们确实对此感到兴奋。潜力是惊人的。”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迅速扩大的数据集、机器学习和日益提高的计算能力，这些都应被列为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

人工智能正缔造一种新的“虚拟劳动力”，提高人类智慧的生产率并推动新的创新。另外，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人工智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它将受益于网络和规模效应。例如所有自动驾驶汽车都能从其他此类汽车身上学习。

来自埃森哲(Accenture)与经济学前沿公司(Frontier Economics)最近的一份报告大胆提出，到2035年，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普遍采用，可能会将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提高一倍。

报告估计，人工智能有可能将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总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近似）年度增速分别提高到4.6%、3.9%和2.7%。

这些研究属于学术猜测。科技的进步是不可预测的。但一些人工智能先驱相信，它可以“改变一切”，从材料科学到能源。“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创新时代的开端，”马尔瓦尼表示，“我们已拥有由人类增强的创新。我们将最终拥有机器创新。”

甚至连目光最犀利的经济学家可能也很快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将以深远且可能非同一般的方式影响生产率。





通往“机器人时代”的世界竞赛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理查德沃特斯 , Kana Inagaki 译者/梁艳裳




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机器人技术将从核心的工业市场转向更广阔的领域。美国和中国有望从主宰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日本和德国手中夺走领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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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者和专家称，该领域的投资飙升让美国在主宰机器人新时代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该领域即将成为最具战略重要性的行业之一。

最近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尤其是在所谓深度学习的技术上），让机器人从核心的工业市场转向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这激起了有关机器人崛起所带来的好处和威胁的辩论。

随着这种技术扩大到工厂生产线以外，美国和中国将从主宰传统工业机器人的日本和德国手中夺走领军地位。

根据风投研究机构CB Insights的数据，2015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增加逾一倍，至5.87亿美元。据研究机构IDC的数据，这帮助推动全球投资每年增长17%，该机构预测，到2019年，机器人市场的规模将从710亿美元增加近一倍，达到1350亿美元。

俄罗斯互联网创业者和投资人德米特里格里申(Dmitry Grishin)表示：“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硅谷或美国其他地方。”他筹集了一支1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投资机器人和其他创业型硬件企业。他补充称，随着低成本机器人转向更多消费和商业用途（例如无人机），中国在硬件制造方面的专长将令其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参与者。

此外，随着中国努力攀爬制造业价值链，中国对自动化日益旺盛的需求一直推动其努力打造本土机器人行业。然而，多数行业高管表示，中国要赶上日本公司以及其他老牌制造商的技术还需要数年之久。

来自新的人工智能和云技术的威胁，促使老牌参与者纷纷行动起来以免落后。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日本发那科(Fanuc)宣布计划，将在2016年底之前开始将其40万台已安装机器联网，以收集操作数据并改善机器性能。

日本深度学习公司Preferred Networks首席运营官长谷川顺一(Junichi Hasegawa)表示，日本在制造业相对于美国的领先地位，应该会支撑其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占据优势。该公司的投资者包括发那科（发那科生产的机器人都被涂成亮黄色）。他表示：“我们竞争不过存储在云上的信息，但黄色机器人遍布全世界，他们会收集数据。如果你问谷歌(Google)是否也能这么做，答案是否定的。”

谷歌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一直引领深度学习领域的投资，而硅谷则出现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更广泛创业潮。投资者表示，得益于智能手机的增长，零配件价格大幅下跌，这降低了创建机器人公司的成本。

他们补充称，通过新技术和软件文化，所谓的“智能”机器人发挥了美国的优势。

硅谷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合伙人克里斯狄克逊(Chris Dixon)表示：“从本质来看，这些公司需要成为机器视觉(MV)公司，获取的数据越多，表现就越出色。”

涌入该领域的新的创业者与以往一直主宰该领域的硬件工程师不同，他补充称：“他们不喜欢使用‘机器人’这个词，他们认为……相对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它）是一种电子工程思维。”

投资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的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和SpaceX两家公司的史蒂夫尤尔韦特松(Steve Jurvetson)表示，改变机器人的新技术“现在已就绪”，而且相当先进，足以对其他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把人工智能推向大众市场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理查德沃特斯 译者/申凯




科技集团该怎么普及人工智能？嵌入这种技术的大量电子产品肯定有帮助，但最近亮相的谷歌助理给人印象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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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人工智能(AI)推向大众，应该怎样做？嵌入这种技术的大量日常电子产品肯定有帮助。苹果(Apple)五年前推出数字助手Siri时，它还被人工智能界视为一款无足轻重的产品，但自那以来，Siri已成为许多iPhone用户使用的核心服务。来自所有这些用户的数据为训练这款软件提供了帮助，让它变得更加智能。

2016年10月5日，三星(Samsung)通过收购Viv加入了人工智能竞赛，后者是由发明Siri的一群骨干工程师创建的一家初创公司。ID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三星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23%，因此，对Viv的智能助手来说，三星拥有现成的启动平台。

如果说语音应答式的人工智能需要的仅仅是一个麦克风和一条互联网连接，为什么不把Viv大量应用于三星的电视机及其每年出货的1亿件家电（如冰箱）上呢？

将自家的数字助手与这些设备和家电捆绑在一起，保证了苹果和三星的广泛分销。如果所购硬件设备已经装有一款深度集成的数字助手，用户便不会再费力到应用商店下载另一款助手。

那么，谷歌(Google)在做些什么呢？被普遍认为在所有大型科技公司中拥有最先进人工智能的该公司，2016年10月推出了自己的数字助手谷歌助理(Google Assistant)。谷歌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见上图)表示，这不啻为谷歌的未来：一款智能代理，将被用于查找信息、交流并执行任意数量的日常任务。

他并未解释这项技术还将扩大谷歌的广告覆盖面，但这款助手将会收集的所有额外数据的潜力是不言而喻的：这将成为终极的个性化智能。

如果说数字助手真的如此重要的话，那么谷歌的第一波攻势给人印象不深刻。

9月，这款软件作为移动即时信息服务Allo的一部分首次亮相，后者将与早已站稳脚跟的服务（如Facebook旗下的Messenger）展开艰难竞争。它也将被嵌入10月上市的、名为Home的一款“智能音箱”中。科技研究公司高德纳(Gartner)预测，此类智能音箱在4年后将出现于3.3%的居所——一个相当大的新市场，但并非谷歌商业模式所依赖的那种无处不在。

然后就是谷歌10月初发布的两款高端智能手机Pixel和Pixel XL。定位于与苹果和三星的现有产品竞争，对Pixel系列手机的期待——两款手机几乎没有别具一格的特征——一开始就比较低。

当然，最大的问题在于谷歌为何不向所有Android手机制造商开放其智能助手。如果谷歌只是想有一段时间完善软件，那就应该很快扩大这款服务的分布面。但如果谷歌守住这款软件作为Pixel手机的卖点，那有可能预示前景不妙。

谷歌强调称，其新的硬件部门与Android事业群在运营上保持一段距离，两个部门都在寻求对自身业务最具意义的战略。谷歌助理将成为对此的首次考验，较量两面的利弊：一面是排他性的价值，另一面是最大可能分布的优势（就广告覆盖面和收集数据以训练人工智能而言）。

甚至安卓平台也不能保证畅通无阻的覆盖。与其他手机厂商一样，三星不得不在自己的手机中捆绑谷歌的服务。但收购Viv给三星带来了一项需要推广的竞争性服务，这是三星和谷歌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又一个标志，三星希望抵御其硬件利润率遭受的挤压。

更广泛开放谷歌助理的任何尝试，都将遭遇安卓世界处于高度割据状态的现实。多数手机运行较旧版本的这款操作系统，严重限制了谷歌利用最新技术扩大市场覆盖的能力。

所有这些解释了为什么谷歌再一次启动了时断时续打造硬件的进程。只是这一次，谷歌已在公司内部建立了一个新部门，表明它的的确确是认真的。

皮查伊2016年10月10表示，人工智能很可能将开创一个后智能手机的运算世界，在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将被嵌入所有物品——包括汽车。谷歌硬件雄心的启动平台可能是智能手机和智能音箱，但谁知道最终会是什么。





科技行业联手提高人工智能研究可控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理查德沃特斯 旧金山报道 译者/简易




该计划旨在提高AI研究的可控性和透明性，驱散人们对AI技术的担忧，参与者包括几乎所有AI实力强劲的美国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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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已经承诺，要令人工智能(AI)技术的开发更加可控和透明，试图借此遏制人们对该技术日益增加的担忧。人们担心，人工智能技术会导致工作岗位流失，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威胁到人类的未来。

实施这一计划的公司包括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Facebook。该组织一名成员表示，这一计划等于是一个行业首次联合起来，约束一种广泛影响人类未来的技术。

Facebook人工智能主管扬莱库(Yann LeCun)表示：“人工智能即将改变整个社会，必须公开研究这种改变的后果。这种技术将改变我们彼此联络的方式，改变我们获取信息、获得药品、开展交通运输的方式，改变城市的组织结构。”莱库是深度学习的先锋人物之一，而深度学习正是近期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突破性进展的技术。

这些企业还包括了亚马逊(Amazon)和IBM。它们宣布成立一个名为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和社会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enefit People and Society)的非盈利机构，以开展这项工作。该组织将对有关人工智能具体如何影响社会的伦理问题开展研究，并找到提高这种新技术透明度、降低其理解难度的办法。

该倡议背后的最大动机，源于公众和政府对这种威力巨大的技术将如何影响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担心。微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埃里克霍维茨(Eric Horvitz)表示，该技术是个“转折点”，相关挑战正浮出水面。

这些挑战包括：程序中的“隐形偏见”，即用特定数据集“训练”后，程序会带上隐含假定前提；一些系统往往会以其开发人员也不能理解的逻辑做出决策，这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信任程度问题；如何设计人工智能系统中嵌入的伦理判断，这些伦理判断会在特定场合影响系统与人类的互动。

这位微软研究人员表示，该组织回顾了科学史，考察了电气技术和航空技术等当时全新技术的引入，没有发现这种全行业努力的先例。

他还否认该领域存在“名为自律、实为抵制政府侵犯的明确企图”。相反，他表示政府会欢迎这一全行业开展的研究，因为政府往往很难理解此类技术的影响。

该组织包括了拥有最强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的所有美国高科技企业——除了苹果(Apple)以外。不过，多名代表表示目前正在就苹果加入该合作组织开展磋商。





中国的“机器人革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驻华南记者白杰明 译者/何黎




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买家，中国正兴起一场政府支持的“机器人革命”，把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转化为工业升级的契机。但机器人在满足中国需要的同时，也给工业基础薄弱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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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广东省的樱奥厨具(Ying Ao)看起来并不像一家未来的工厂。厂门上方的招牌已经褪色；车间里，油腻的地板上有一摊一摊的淤泥，浓重的金属粉尘（不锈钢抛光工艺的副产品）让人喘不过气。工人们拉着手推车走过时，空洞的、车棚一般的厂房里回响着巨大的哐当声。

广东省是中国制造业增长的发动机，2015年创造了6150亿美元的出口额，超过了中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在广东省的这一地区，工人的薪资标准约为每月4000元人民币（合600美元）。据樱奥副总经理陈从汉介绍，由于厂内的劳动条件不是太好，这家为欧美厨房生产水槽的企业不得不支付双倍于上述标准的工资。因此，四年前该公司开始购买机器，代替越来越昂贵的人力。

如今，9台机器人在做着140名全职工人的工作。机械臂会从半成品堆中抓起水槽，把它们打磨得闪闪发亮，再把它们放在自动行驶的小车上，由其把这些水槽带到一个与电脑相连的摄像头前，进行最终的质量检验。

这家每天出口1500个水槽的企业在机器人上的投资超过300万美元。陈从汉表示：“这些机器比人力更便宜、更精确、更可靠。机器人从未毁掉一批产品。”他带着一丝苦笑补充说：“我希望未来能换掉更多人力。”

在整个中国南方沿海制造业地带，成千上万个与陈从汉所在工厂类似的厂家正在向自动化转型。这是一场政府支持的、由机器人带动的工业革命，其规模之浩大是世界从未见过的。自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采购的工业机器人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等高科技制造业巨人。根据产业游说组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的说法，到2016年底，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运用工业机器人最多的国家。IFR总干事古德龙利岑贝格尔(Gudrun Litzenberger)表示，中国颠覆性变化的速度是“机器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该组织的总部位于德国，这里是世界上一些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的所在地。

中国技术转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每1万名制造业工人只有36部机器人，相比之下德国为292部，日本为314部，韩国则为478部。不过，中国已经在改变全球制造业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在引发更大层面的疑问：新兴经济体还能不能指望依靠传统的发展道路（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曾依赖过的道路）致富？抑或机器人将会接手曾经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许多职位？



政府推动的“机器人革命”

中国在工业机器人上的大举投入，源自一个迫切的经济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者向全球贸易打开大门，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迅猛的经济增长令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随着劳动者从农村迁居城镇，转变了中国大片地区的面貌。然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和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的薪资水平不断攀升，削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预计会从2015年的10亿降至2030年的9.6亿，到2050年进一步滑落至8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在2015年正式废止的一胎化的结果。

近年中国的中央规划者一直在推动自动化，作为填补劳动力缺口的一条途径。他们承诺提供慷慨的补贴（由地方政府发放），为中国企业使用和建造机器人铺平道路。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掀起一场“机器人革命”，首先改变中国，进而改变世界。他在对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国将成为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但我们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能不能应对这场竞争？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工业机器人价格大幅下降而能力稳步增加，加速了机器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进军。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预计，未来10年，工业机器人及其配套软件的价格将下降20%，而它们的性能将以每年5%的幅度提升。

现年40多岁的创业家刘晖正在充分利用中国的机器人繁荣。2001年，他在广东佛山（一座拥有7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制造廉价电风扇。随着企业逐渐壮大，他开始涉足正经的制造业，为中国家电品牌生产零部件。后来，由于看到了不断扩大的机器人市场中的机遇，他在2012年投身于新兴的机器人世界。如今，刘晖从供应商（如瑞士-瑞典跨国集团ABB）进口机械臂，然后卖给中国制造商，并帮助把机械臂集成至客户的生产线。这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业务。他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零部件制造商，他们为中国知名家电品牌——如生产空调、冰箱等家电的美的(Midea)、格兰仕(Galanz)——供应电动机及其他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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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雪松机器人设备有限公司：机械手臂经过编程，以完成重复性的任务。





过去一年，由于业务扩张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刘晖的工厂已经容不下正在装配的所有机械。他不得不在厂房外临时搭建棚子，存放用来支持一款2.3万美元的ABB机器人的组件。“情况变化很快，”他说，“劳动力成本年年上升，年轻人不想像父母那样在生产线上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他们。”

典型的中国工厂画面仍可在很多地方看到：长长的流水线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埋头操作缝纫机，或是将一个个组件插入印刷电路板。但这种制造模式正开始被一种更为混合的画面取代：只在几个关键点上需要人工操作的半自动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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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扶持本土机器人制造商的发展。2015年9月，在上海上市的塑料工业机械生产商宁波弘讯科技(Ningbo Techmation)创立了一家子公司——广东伊雪松机器人设备有限公司(E-Deodar)，其生产的机器人比ABB、德国库卡(Kuka)或日本川崎重工(Kawasaki)等跨国公司的产品便宜20%至30%。伊雪松的工厂设在佛山，厂内有咖啡馆、放松区以及开放式生产线，看上去更像一家硅谷科技初创企业的办公室，而非传统的中国工厂。该公司35岁、头发竖起的技术总监张洪磊表示：“我们的全球竞争对手非常擅长制造机器人，但他们的成本较高，而且不是太懂本地客户的需求。”

张洪磊计划2016年制造350台鲜艳的绿色涂装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将被用在塑料制品厂，每台售价在1.4万至1.8万美元之间；他希望3年后年产量达到3000台。“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因为自动化是一项规模产业，”他说，“规模越大越好”。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利岑贝格尔认为，购买了2015年全球24万台工业机器人销量中的6.6万台的中国制造商，基本上仍偏爱购买国际品牌。但她预计这种情况将改变，尤其是在中国政府近年全力支持国内机器人产业的背景下。“他们发展得非常快，”她说。

在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大楼（这栋宏伟建筑物的正立面用巨型石柱装饰，被当地人称为“白宫”）里，官员们正设法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的机器人革命呼吁。广东省已宣布，在2015至2017年向自动化产业投资80亿美元。为了响应中共节俭办公的号召，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局长张鹏在这座大楼里的办公室最近缩减了面积。但工业自动化方面的预算未受影响。张鹏说，机器人对于克服劳动力短缺、帮助中国企业生产出品质更好、竞争力更强的产品至关重要。他以中国官员中不常见的直率口吻警告称：“如果制造企业不升级，他们将无法生存。”



“与机器的赛跑”

中国政府对于在生产线上集成价格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的工业机器人的支持，对于面临全球经济疲弱和国内需求放缓的中国厂商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机器人革命的效益并不是全球平等共享的。从印度到印尼，从埃及到埃塞俄比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效仿中国、以及更早实现经济起飞的日本、韩国：鼓励农业人口进入制造出口商品的低成本工厂，从而刺激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然而自动化的崛起意味着，工业化为下一批新兴经济体带来的就业机会很可能少得多。“如今的低收入国家将不会有相同的可能性，即通过让农场劳动者进入工资更高的工厂来实现迅速增长，”美国投行花旗(Citi)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研究员在最近发表的关于技术变革的影响的报告《未来不同于过去》(The Futur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中得出结论称。

他们认为，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而言是乌云中的一道曙光，因为它正在推动技术进步，就像18世纪英国工资上涨为世界第一场工业革命提供推动力一样。与此同时，常驻香港的花旗经济学家蔡真真(Johanna Chua)表示，亚洲和非洲一些工业落后的经济体面临着“与机器的赛跑”：竭力赶在被中国等工业化经济体日益壮大的机器人大军消灭之前，创造足够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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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45岁的印尼贸易部长汤姆伦邦(Tom Lembong)是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政府内部主张自由化和改革的领军人物，他意识到了这些风险。“很多人还没意识到我们正在目睹机器人的飞跃发展，”他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大问题，我们要明白这场新的工业革命扑面而来的威胁。但是，我国的政界和商界精英仍然纠结于围绕20世纪甚至19世纪工业化模式的辩论。”

印尼等国已经遭遇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称的“过早去工业化”。它描述的趋势是，新兴经济体在收入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制造业便开始萎缩。尽管过去15年印尼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其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在2002年便已见顶。分析师们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印尼未能投资于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具竞争力，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化。

罗德里克认为，印尼永远都不会出现中国或韩国所经历过的那种迅速增长。“传统上，制造业不需要太多技能，雇用大量人口，”他表示，“由于自动化的发展，制造业的技能要求显著增加，工厂运转所需的工人数量大幅减少。那些剩下的工人怎么办？他们成不了IT企业家和艺人；而如果他们在餐馆打工，他们的工资将远低于在工厂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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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五家工厂离开印尼巴淡岛的这个工业园





他认为，机器人的普及使发展中国家更难搭上经济增长的“自动扶梯”。这对印尼每年新增的估计200万就业人口来说是个坏消息。印尼总人口2.55亿，其中40%的人口每日依靠不超过3美元度日。22岁的马哈米贾耶伦班拉贾(Mahami Jaya Lumbanraja)正在工厂比较集中的印尼巴淡(Batam)岛上找工作，他已经感受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响。7个月来，他一直在巴淡岛（距离繁荣的新加坡仅20英里）寻找工厂职位，但至今没有碰上好运。身着褪色牛仔裤和灰色帽衫、脸上挂着可爱笑容的伦班拉贾称，尽管他有在禧玛诺（Shimano，生产自行车变速器和钓鱼用具的日资制造商）一年的工作经验，但他的经验不足以使他得到比初级工更高的职位，而求职者的人数远多于空缺岗位。“我能靠街头表演和帮朋友干建筑活赚点钱维持生计，但是我必须得到一份正式的工厂工作，才能存下足够钱，以后开一家自己的小店，”他表示。巴淡岛的工资水平——月均230美元左右——是伦班拉贾在其家乡棉兰市（Medan，位于苏门答腊岛）能赚到的收入的两倍。所以他觉得自己必须在巴淡岛坚持下去，一定要找到工作。

每天约有700名20岁上下的印尼年轻人到巴淡民都工业园(Batamindo Industrial Park)的社区中心找工作，伦班拉贾是其中之一。2016年2月，一家日资电线厂在那里招聘80个岗位，但吸引了3000人前来申请。当时聚集的人太多，以至于工厂高管起初还担心是劳工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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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米贾耶伦班拉贾是每天赴巴淡民都找工作的700名印尼人之一





巴淡民都工业园是新加坡投资者和印尼投资者的合资项目，1990年创立时得到两国时任领导人——李光耀(Lee Kuan Yew)和苏哈托(Suharto)的支持。该工业园的初衷是展示印尼工业化战略，结果却成为该战略各种失误的象征。近年来，平均每年有5家工厂离开该工业园，迁往其他国家。在2000年鼎盛时期，整个园区有8万名雇员，如今则只有4.6万人——尽管这里的工资只有中国广东省水平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伦邦在2015年8月被任命为印尼贸易部长之前，在新加坡经营着一家自己的私募公司。他表示，印尼政府决心着手解决导致印尼经济凋敝的两大核心问题：基础设施薄弱和监管过度。

但一些人指出，现在改革为时已晚。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大力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公路、铁路和港口等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相比之下，巴淡民都工业园总经理Mook Sooi Wah表示，巴淡岛以及印尼其他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多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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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14年整理的最新数据，印尼的“机器人密度”实际上略高于中国，尽管鉴于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动自动化，自那以来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异常现象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劳动者队伍规模比印尼大得多，印尼政府至今没有推动工业自动化的计划，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

印尼的监管流程与其基础设施一样过时。最近，由于一项旨在堵住非法采伐木材出口渠道的规则，一家造纸厂发运的一批正当货物被海关扣留在巴淡港。即便是热爱巴淡岛的人士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愤怒不已。

德国制造业老将斯蒂芬罗尔(Stefan Roll)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起飞时期曾在中国工作。他如今很享受在印尼的生活和工作，但他担心印尼正在错失“黄金机遇”，无法以足够高的效率在全球舞台上展开竞争。“当你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时间就是金钱，”罗尔在带着记者参观他在巴淡岛的新工厂时说道，该厂为雀巢(Nestlé)组装咖啡机。“但你必须有很好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才能从事‘即时制造’。”

尽管没什么人怀疑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深刻挑战，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悲观地看待这种两难困境。由于印尼、印度等国的工资水平比中国低很多，加上它们的人口相对年轻，一些分析师认为这些国家应该能够吸引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业，比如服装生产，这些行业还不适合普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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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向产业链上方移动，它实际上在向东南亚和印度输送大量机遇。”汇丰(HSBC)驻香港的机器人行业分析师周正峰(Anderson Chow)表示。

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制造业专家哈尔西尔金(Hal Sirkin)表示，从印度这样的经济体的视角看，“在他们有10亿人可以廉价地生产东西的时候”，搞自动化没什么意思，因为那会推高产品价格。他和其他一些技术乐观派认为，在中期内，自动化也将为新兴经济体开辟新的业务领域，缓解就业岗位被自动化取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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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你会看到更多的本地化，而不是更大的规模。”西尔金说道，“我可以开家工厂，改变软件，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批产量达到500万或是1000万件，而不是几亿。”

但牛津大学的就业和科技业专家卡尔弗雷(Carl Frey)警告说，如果不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养更多技能，发展中国家将难以利用制造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科技日益以技能为底子，”他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形成熟练工人群体，所以他们不是很擅长采用这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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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用机器人切割木板和在木板上打孔，尚品宅配这家工厂将生产率提高了40%





自动化的负面后果

中国本身也不能避免自动化的负面后果。中国14亿人口中仍有40%以上居住在农村，许多人生活贫困，他们从城市经济发展奇迹中受益很小。

但中国政府确信，促进尖端制造产业发展的好处将大于潜在就业岗位流失的损害。北京方面2015年宣布了一项工业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其宗旨不只是提升中国工厂的技术实力，还要支持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发展。

汇丰分析师周正峰表示，随着中国企业努力扩大出口以缓解国内市场放缓的冲击，它们很可能会更关注产品质量：“这往往意味着它们采用涉及机器人的更先进的生产流程。”

每年，企业收回机器人投资所需的时间——即“投资回报期”——都会大幅缩短，使自动化投资对中国小企业和工厂具有更大吸引力。以中国汽车制造业为例，花旗分析师的计算显示，2010年到2015年，焊接机器人的投资回报期已从5.3年降至1.7年。到2017年，投资回报期预计会降至仅1.3年。

自动化并不是仅仅把更便宜、效率更高的机械臂投放到生产线上。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Shangpin Home Collection)生产和销售定制家具。该集团副总裁黎干表示，更大的机遇在于把车间第一线的机器人和来自客户以及自动化物流系统的实时数据融合到一起。

得益于机器人的使用，尚品2014年在佛山投产的工厂的产量比前一家工厂提高了40%，尽管雇佣人数减少了20%。2016年晚些时候，尚品最新、最大的生产基地将会投产。尚品希望，仅仅增加一倍人手，便把产量增加3倍，办法就是使用更多机器人在车间里搬运物料，并帮助把产品装入发运集装箱。

为该公司不同规格的床、衣柜和其他定制家具所用的木板钻孔，过去是一道艰巨、有时还有危险的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只需要捡起每块木板，扫描条形码，把木板放到一条传送带上，由其传递给机械臂。成品返回到另一条传送带上。中间的工序非常复杂：尚品不得不设计一种装置，以确保每块木板都排列正确，能够被机械臂抓到，木板钻孔要求预先编程并记录到一个条形码中，因为那些机器人尚不具备人工智能。黎干指出，人类管理和决策仍是至关重要的。“自动化只是一道技术工序，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如何最好完成工序的思考，”他说。“每次改动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人还是机器人，用谁来做这个更有效？”

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在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推动下，到本十年结束时，由先进机器人承担的任务比例将从目前的8%上升至26%。这5个国家的机器人购买量将占到全球购买总量的80%。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西尔金说，自动化的快速普及可以跟“人类学习曲线”和摩尔定律(Moore’s Law)之间的差别相提并论。摩尔定律认为，运算能力每18个月至2年就会提升1倍。“即便你很优秀，人的生产率充其量每10年能够提高1倍。”他估计，相比之下，研究人员可以让机器人每4年把生产率提高1倍。“复合增长率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这会产生很大的差别。”

随着中国等领先工业国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机器人，它们可以承担的任务将会增多。比如，长期以来，肉类加工一直被认为是机器难以掌握的一种技能，因为这需要细腻的手眼配合，以及对不规则形状肉块的处理。但西尔金观察到，机器人能够以比人高得多的效率把肉块上的肥肉剔掉，得益于成本更低、反应更灵敏的传感器。“用机器来做这个在经济上变得可行，因为你可以多省下3%或4%的肉，而那在一条生产线上是有很大价值的，你可以在生产线上快速移动。”

“有些事情，人比机器人做得更好，”他接着说。“但这类事越来越少了。”




照片由Zeng Han和穆罕默德法德利(Muhammad Fadli)提供






无人驾驶汽车将改变世界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西蒙库柏 译者/邹策




自动驾驶汽车将带来极大的益处，但也会导致数千万就业岗位消亡，各国应未雨绸缪，着手应对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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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下一辆汽车或许会是自动驾驶汽车。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2016年10月向《连线》(Wired)杂志表示：“这项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交通运输企业家、Zipcar的联合创始人罗宾蔡斯(Robin Chase)认为，无人驾驶汽车“再有三年零三个月就会来临”。然而，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考虑它们将如何革命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城市，以及摧毁数千万就业岗位。

在城市街道上试运行多年之后，无人驾驶汽车现在已快要进入实际应用阶段。9月，法国里昂开始使用无人驾驶公交车运送乘客。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预见和趋势主管理查德霍尔曼(Richard Holman)表示，大部分汽车业内人士认为无人驾驶汽车将在2020年乃至更早的某个时间上路。

无人驾驶汽车最初会与人类驾驶的汽车共存。但无人驾驶汽车首先会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正是那些遭受汽车时代打击最为严重的地区。在10月于巴黎召开的Autonomy大会上，蔡斯表示，这是“城市从头来过的机会”。许多发达城市已经削减了汽车的角色。无人驾驶汽车将会加速这一过程。

城市不希望所有人都拥有自己的无人驾驶汽车。那将会加剧拥堵，而且也没有必要。无人驾驶汽车是完美的廉价出租车，它可以把你送到公司，然后再去接其他人。如果你仍坚持开你自己的车，城市很可能会为这项特权向你收费：开车将成为一种奢侈，就像拥有和驾驶自己的飞机一样。无人驾驶汽车可以让城市得以将汽车数量削减90%左右，同时运输的人数不变。无人驾驶汽车将带给我们极大的益处：

 法国保险公司MAIF总经理帕斯卡尔德米尔热(Pascal Demurger)预计，无人驾驶汽车将让事故量下降90%左右。这非常了不起——全球每年有约12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两倍于死于武装冲突和凶杀的人数之和。

 污染和碳排放将会下降，因为城市无人驾驶汽车将是电动的。

 老年人、行动不便者和青少年将一下子能够方便地出行了。

 抛弃汽车将让人们省下一笔钱。蔡斯表示，在欧洲，拥有一辆汽车的平均成本是每年6000欧元左右。如果你认为私家车将作为地位的象征继续存在，那么别忘记，马也曾经是地位的象征。

 无人驾驶汽车几乎从来不需要停放，而且肯定不需要在市中心停放。因此，城市可以将停车场——现在许多汽车在大部分使用期限里都是呆在停车场里——改造为自行车道或公园。

 交通拥堵将减少，因为无人驾驶汽车可以更密集地行驶，不会迷路，也不用转着圈寻找停车位。

 警方不会再让黑人司机靠边停车，实际上他们不会再让任何司机靠边停车。

 一旦无人驾驶汽车推广至城市中心以外，通勤将不再乏味。麻省理工学院智慧城市实验室(MIT Senseable City Lab)负责人卡洛拉蒂(Carlo Ratti)表示：“你可以在车上吃饭、工作、睡觉和接吻。”

另一方面，无人驾驶汽车将会带来灾难。汽车时代最大的好处是，它为数千万人提供了汽车制造、营销、保险和驾驶方面的就业机会。在未来20年，现在开卡车、出租车和公交车的那些人（大部分为低技能劳动者）将失去饭碗。我们可能会看到出租车和优步(Uber)司机们联合起来放火焚烧无人驾驶汽车，而不是出租车司机烧优步汽车。如果你认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很糟糕，那么等着看下一波现代化浪潮带来的男性输家吧。

或者想想保险公司吧，许多保险公司现在一半收入来自汽车保险业务。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表示，任何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事情“都将是极好的。但我们不会在我们的保险公司开派对来庆祝”。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拥有汽车保险公司Geico。德米尔热沉吟道，我们“可能几乎会成为没有保险的保险公司”。政府和城市也将失去停车、超速罚款和汽油税的收入。

汽车制造商尤其感到惊恐。未来的少数几种汽车可能由苹果(Apple)、百度(Baidu)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公司制造。想想对德国的影响吧——汽车业是德国规模最大的行业。

汽车公司（大多为欧洲公司）和美国科技公司将来可能发生冲突。汽车制造商希望人们继续购买和驾驶自己的汽车（虽然是在新技术的辅助下）。相反，科技公司将会游说政府偏向无人驾驶汽车。

巨大的变化即将来临，但各国政府几乎还没有开始考虑这些事情。奥巴马曾提及自动驾驶汽车，这在政客当中已经是比较罕见的了。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当中，只有6%的城市将自动驾驶汽车考虑到了长期规划中。到2020年，无人驾驶汽车就可能上路，但大多数市长和交通部长满脑子想的还是下周的事情。

十年前，几乎没有人预见到智能手机的来临。如今，智能手机瘾大规模流行。希望我们在应对无人驾驶汽车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吧。





华尔街借助机器甄别忠诚员工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劳拉努南 译者/和风




各银行正求助于行为特征描述来遴选毕业生，希望拓宽招聘的高校范围，并减少随后跳槽至对冲基金的新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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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正求助于行为特征描述来遴选毕业生，各银行希望拓宽其招聘的高校范围，并减少随后跳槽至对冲基金的新员工人数。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2016年9月面向一部分美国大学毕业生启用一套筛选系统，该系统由一家与Airbnb和领英(LinkedIn)等公司合作的硅谷公司设计。随着各银行竞相物色非传统背景的人才，花旗集团(Citigroup)也在其美国投行部门试验行为特征描述，高盛(Goldman Sachs)正在试运行自己的版本。

德银现在要求申请美国企业融资职位的候选人完成由Koru设计的20分钟行为测验，测试结果然后会被拿去与该行表现最佳的初级员工的测验结果进行比对。Koru还可以把德银最优秀初级员工的测验结果与一个数据库进行比对，该数据库含有向其它公司求职的大约3万名学生的资料。他们当中多数人来自银行通常不招聘的高校。

负责该项目的德银董事总经理诺埃尔沃尔普(Noel Volpe)表示，该系统旨在发现“具备我行最优秀、最聪明人才身上的某些特征的候选人”。

他相信，与各银行通常竞相争夺的常青藤大学候选人相比，新的测验为该行识别出的招聘对象将更合适。沃尔普表示，常青藤大学的毕业生往往没有忠诚意识。“我不希望有人到这里来，六个月后又去某家对冲基金面试”。

各大银行还尝试了其它方式，如摩根大通(JPMorgan)2016年在其招聘者不亲临的高校举行了48场“虚拟招聘会”，而高盛取消在目标高校安排校园内面试。

瑞信(Credit Suisse)从2010年起采用虚拟方法招聘毕业生，在某些国家以这种方式招聘三分之一的新人。“这方面的努力意味着我们不会局限人才来源，而是吸引更广泛的学生群体，”瑞信全球校园招聘主管安德烈亚托尔钦斯基(Andrea Tolchinsky)表示。





新加坡用机器人补充服务业劳动力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吉万瓦萨加尔 译者/邹策




在限制外来劳工的新加坡，很多公司长期处于人手紧缺状态。如今机器人开始被用于缓解服务业中的劳动力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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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进步让欧美的许多人感到担忧，科学家们警告称，这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但在新加坡，服务行业的企业越来越发现机器人可以解决它们人手紧张的问题——新加坡限制外国工人就业让许多公司很难招到员工。

在政府为帮助企业在供应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存活下去而推出的举措下，从饭店到医院，多种机构均出现了机器人的身影。

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Mount Elizabeth Novena)首席运营官Louis Tan表示：“新加坡政府正在限制外国工人——哪怕雇佣熟练工人也很困难。事实证明，技术是解决方案之一。”

这家医院借助IBM的“沃森”(Watson)技术推出了机器人“护士”来监护重症病房中的病人的关键体征。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是百汇班台集团(Parkway Pantai)运营的私立医疗服务机构。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血压、心率等指标信息，并使用预测性算法来计算患者病情恶化的风险。

Louis Tan表示：“在过去，这需要人类加以整合和解读。现在我们使用数据分析学来帮助解读。”

他补充称，2016年推出的试点项目让病人更加安全。

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护士无事可干了。它仅仅意味着她们又有了一个助手，提高了她们照顾病患的效率和安全性。”

在辣椒香娘惹餐厅(Chilli Padi Nonya)，穿梭于桌子间的机器人侍者收拾着脏碟子，还能用清脆的声音问道：“你能帮我收拾下桌子吗？”该餐馆位于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附近，提供马来菜和中国菜。

这种机器人无法自己拿起杯子和碟子。顾客们将他们用过的餐具放到托盘上，然后由机器人拿回厨房。

餐厅经理卡纳安坦加拉贾(Kannan Thangaraj)表示：“在新加坡，从海外招募人手非常困难，因此使用机器人非常有帮助。顾客们因为机器人而成为回头客。他们喜欢看到机器人。”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家餐馆在试用机器人。成本是一个障碍：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机器人制造公司Unitech Mechatronics对机器人的定价在4.7万新元（合3.434万美元）。

该公司表示，新加坡政府为试用机器人的餐馆提供近70%的成本补贴。

同样在新加坡，万事达(MasterCard)的一家研发中心为软银机器人(SoftBank Robotics)的仿人机器人Pepper设计了首个支付应用。

亚洲的必胜客(Pizza Hut)门店将有望在2016年试用Pepper接受一些顾客的订单并处理银行卡支付。目标是让侍者解放出来，处理与顾客的更为复杂的互动。

新加坡在2016年的预算中宣布，计划在未来3年斥资逾4.5亿新元支持企业配备机器人，重点是向中小企业提供它们负担得起的机器人。

但这种创新举措并未普遍受到欢迎；在新加坡一家试用机器人收拾盘子的餐馆里，一位员工将机器人打得粉身碎骨。

尽管全球范围内已经在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的调查显示，2015年工业机器人销量为24.8万台——但服务业机器人的销量要少得多。

2014年，服务业机器人的销量升至约2.4万台，而2013年还不到2.2万台。

分析师预计，随着科技进步使得机器人能够执行更加复杂的任务并在更加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工作，全球范围内服务行业机器人的销量将会飙升。

在制造业广泛使用机器人的日本，政府出台措施，推动包括医疗保健和居家护理在内的服务行业增加机器人的使用。





人工智能将颠覆律师行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简克罗夫特 译者/隆祥




律师事务所纷纷投资人工智能领域，传统上由初级律师承担的枯燥工作正在逐渐自动化。法律行业可能即将迎来“优步化”，成为被技术颠覆的下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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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业正尝试让传统上由初级律师承担的枯燥工作实现自动化，年利达(Linklaters)与品诚梅森(Pinsent Masons)就是最新一批投资人工智能的律师事务所。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开发了电脑程序Verifi，可以筛查14家英国及欧洲监管登记机构的材料，为银行核查客户姓名。该公司表示，这一程序一夜时间可以处理几千个名字。

年利达银行业合伙人Edward Chan说：“以前，受过训练的初级律师检索一位客户的姓名平均需要12分钟。”

“律师在处理复杂事务时不得不面对日益庞大的数据量，人工智能已成为处理这些数据的必要工具。我们的律师不是工程师，也不是数据科学家。优秀、扎实的法律技能仍是我们的律师应具备的。”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开发了一个可以读取并分析贷款协议条款的程序。其TermFrame系统还可以在律师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提供帮助，在进程的每一阶段指引他们参考恰当的先例。

德同国际律师事务所(Dentons)创建了虚拟公司NextLaw Labs，致力于将技术应用在法律事务上。NextLaw投资了一款基于IBM的沃森(Watson)超级计算机系统、名为ROSS的法律顾问应用，该应用可以简化法律检索、节省律师的时间及客户的资金。ROSS目前正在德同等大约20家律所进行测试。

Hodge Jones & Allen律师事务所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科研人员合作，开发了评估人身伤害案件是非曲直的软件。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Lord Chief Justice)的技术顾问理查德萨斯坎德教授(Richard Susskind)曾预测，法律业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并指出，在查阅大量文档并选取最具相关性的材料方面，智能检索系统如今可以比初级律师和律师助理做得更好。

2016年5月，他在一场法律会议上表示，律师这一行有5年时间进行自我重塑——从法律顾问转变为法律技术专家。他还批评法学院“培养20世纪律师”。

德勤(Deloitte)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已导致法律业减少了约3.1万个工作岗位（包括法务秘书），而且还有39%的工作岗位在未来20年将面临被机器淘汰的“高风险”。

有人推断，法律行业将迎来“优步化”(Uberisation)，成为被技术颠覆的下一个目标。

规模较小的律所Riverview Law已与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的计算机科学系合作研发人工智能产品。

Riverview Law正在创建一家独立的技术公司，以更好地利用其已拥有以及正在开发的软件和知识产权。该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Kim的虚拟助手系统，旨在帮助律师团队更快、更好地作出决策。

Riverview Law首席执行官卡尔查普曼(Karl Chapman)表示，Kim有三个复杂程度等级，在其中一个等级，Kim可以给出律师重新谈判一系列公司合同的最佳顺序。

许多人认为，人工智能不过将使法律工作中的常规环节实现自动化，以使律师专注于客户服务中比较复杂、高价值的领域。

计算机科学家、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研发主管奥兰多科纳塔(Orlando Conetta)表示：“我把这比作电脑出现前数学家使用滑动标尺计算总数。电脑并没有淘汰数学家，他们如今可能比以前更受重视。”




















第二章 人工智能：人类的盟友还是敌人？





自动化是一个“温柔”的终结者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理查德沃特斯 译者/梁艳裳




渐进自动化的典型过程：先让卡车司机们的日子更舒适，并在中期弥补司机人数的短缺，最终消灭这一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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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句临别赠语。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预言自己将成为“上帝创造的最伟大的就业制造者”一天前，离任的美国总统似乎像是宴会上的幽灵，警告称“自动化的无情步伐将淘汰很多就业岗位”。

这两种说法至少都可能被证明为正确。几十年来，自动化一直是个常数，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基本上确保了其应用速度将加快。但关键在于时机。对于公司及其投资者（对于政治人士也是如此）而言，关键问题不是“是否”，而是“何时”。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自动化的步伐将决定应对工人失业的难度有多大，以及政治反弹会否加剧。对于那些试图将最新机器人和智能设备推向真实世界的公司及其投资者而言，自动化的步伐同样重要。几乎无人处在谷歌(Google)母公司Alphabet那样的位置上，该公司对押注于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持长远眼光，但如今就连Alphabet也开始对这样的“登月式项目”何时带来回报感到不耐烦。

影响普及速度的变量很多。在有关自动化的一份最新报告中，麦肯锡(McKinsey)估计，在人们从事的所有工作中，有一半可以通过已得到验证的技术被自动化。但这个估计没有说明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性（从监管到企业改变流程的能力），咨询顾问们估计，这可能需要20年至60年。试着根据那种程度的变异性来构建一个投资模型吧。以自动驾驶汽车和卡车为例。很多技术已得到验证，而潜在市场（对于汽车制造商和科技供应商而言）是巨大的。但是，要让它变成一个可观的市场，需要5年、10年还是30年？

汽车制造商已投入数亿美元打造无人驾驶汽车平台。在2017年2月奥迪(Audi)等公司将自动化称为一种进展。该公司表示，60%的新车买家已选择支付3000至6000美元添加自动加速和刹车功能。可以合理地指望这些消费者为更高水平的安全和便利付出更高价格。从汽车自动保持在自己的车道上，到开车不用手握方向盘，这一转变可能会是一场平稳（且有利可图）的演变。

但无人驾驶汽车的最强大商业理由来自于更为彻底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一步：消除对人类驾驶员的需要。在2017年1月末一份有关自动化对经济影响的报告中，白宫表示，目前美国的170万重型卡车司机中，多数人很可能会被取代，尽管该报告补充称，这“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发生。

的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和底特律车展(Detroit Auto Show)上，无人驾驶技术显然已摆脱实验阶段：汽车制造商正竞相把这项技术推向道路。最大的公司有能力将研发成本分摊在较大的车辆保有量上，但汽车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将让该行业很多规模较小的参与者面临挑战。

有一些非常实际的考量。正如麦肯锡合伙人迈克尔崔(Michael Chui)指出的那样，更换目前在美国道路上行驶的大约200万辆重型卡车成本极其高昂，这些卡车的平均寿命为20年。麦肯锡估计，即便没有新的无人驾驶技术，更换成本就将高达3200亿美元。但很可能会有加快采用新技术的特定投资理由。长途路线是卡车运输领域最容易摘取的果实。车辆结队（Platooning，多辆卡车在由人类驾驶的领头卡车后面组成一个车队）可能带来一种受到监控的自动化形式。尽管自动化的长尾效应可能耗时几十年，但早期采用者的市场仍可能巨大。

渐进自动化不会立即消灭就业岗位，而是可能会先让卡车司机的日子更舒适，然后在中期弥补司机数量的短缺，最终才会消除这些就业岗位。这种前景为那些引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潮流的公司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愿景。但就像当今动荡不安的政治气候所显示的那样，指望如此平稳的过渡将是愚蠢的。





别让新技术沦为“无罪欺诈”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约翰桑希尔 译者/梁艳裳




与全球化一样，数字革命将为人类带来普遍好处，但也会造成局部痛苦。我们怎么才能确保良好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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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并让西方消费者有大量廉价商品可以选择。然而在投票箱前，人们却指责全球化加剧不平等，挤压生活水平。

在欧洲和美国，支持全球化的政治人士正面临强烈反弹，民粹主义者要求加大保护那些觉得体制被操纵的人士。在他们看来，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话来说，全球化是一种“无罪欺诈”。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在他2004年的同名著作中辩称，社会经常受到一些方便假想的支撑，例如认为企业的经营是为了股东利益，而非管理者。政治、金融和学术潮流创造了各自版本的“真理”，而不管现实如何。加尔布雷斯写道：“没有人特别有错；人们就是喜欢那些方便相信的事情。”

风险在于，技术突变可能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第二个巨大的“无罪欺诈”。颇有希望的新技术（与全球化一样）能够带来巨大好处，这点很难质疑。能源、交通和医疗是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向好的方向转型的其中3个行业。

但是，此类新技术还会威胁很多成熟行业、市场和就业。与全球化一样，数字革命将带来普遍好处，但也会造成局部痛苦。

很多新技术产生了意想不到而且往往不利的后果，即“反咬”。例如，内燃机让交通实现了革命。但它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石棉一度被吹嘘为一种神奇的材料。但过去20年，我们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将其从建筑中拆除。最新这批技术（例如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的潜在“反咬”令人害怕。正如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最近所说的，强大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是对人类要么最好要么最坏的事情”。

我们怎么能确保良好的结果呢？这里有三个构想。首先，私营部门必须拥抱公共部门，认识到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正如加尔布雷斯所写的，这两个部门的相互依赖往往非常密切，以至于区分它们几乎没有意义。

敢想敢干的西海岸科技公司有着一种近乎救世主的信念：他们在为全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不需要成人监护。它们向政府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别挡道。他们在形成华盛顿最大的游说势力之一后，正日益强势地推动这些观念。

在与《连线》(Wired)杂志的对话中，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辩称，新技术的采用非常重要，不能留给私营企业。但他警告称，对集体行动的信心已受损，部分原因是意识形态和花言巧语。他表示：“如果我们希望多元化社会的价值观在这些突破性技术中得到体现，那么政府资金不得不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其次，公共部门需要调整自己，理解并迎接新技术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在20世纪初引入的很多政府监管职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掠夺性垄断者和金融卡特尔的损害。

但现在的政府体制需要保护我们作为公民以及消费者的双重利益。监管第一线涉及隐私、安全、数据使用、就业权利和言论自由等问题。我们需要公共机构重振雄风，帮助保证良性利用新技术。我们还需要施行法律保护，确保政府自己不滥用这些技术。

第三，我们可能需要重写治理我们民主社会的隐性社会契约，重新定义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克伊尔(Joel Mokyr)辩称，当前的技术变革浪潮可能会造成巨大社会动荡，以至于我们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必要的转型可能堪比19世纪德国福利国家的创建或者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New Deal)。

这种规模的变革需要科技行业优秀人才的集思广益。正如奥巴马担任嘉宾主编的那一期《连线》杂志所言：“不要问政府能为硅谷做什么；要问硅谷能为政府做什么。”





谁该为机器人负责？

作者/卢恰诺弗洛里迪（牛津大学哲学和信息伦理学教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译者/徐行




如果我的机器人打破了邻居的窗户，谁该为此负责？机器人生产商、销售商、我本人、还是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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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2017年2月此外，我们如何分配法律责任？如果我的机器人打破了我邻居的窗户，谁该为此负责？生产这台机器人的公司、销售这台机器人的商店、我这个所有者、还是机器人自己——如果它通过学习过程，变得完全自主，能够做出智能行动？报告建议，对比较先进的机器人赋予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将它们视为“有责任赔偿它们可能引起的任何损失的电子人”，这一点在最终的文件得到认可。这样一来，企业或许无需缴纳机器人税，甚至可能无需对某些机器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个错误。

没必要用科幻小说里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法律责任归属的实际问题。法理学已经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机器人变得像人类行为人一样优秀——想想《星球大战》(Star Wars)里的机器人——那么我们可以借鉴罗马法这样的古老规则。罗马法规定奴隶的主人要对奴隶造成的任何损坏负责。正如罗马人看到的，将某种法律人格赋予机器人（或者奴隶）会让那些应该控制它们（他们）的人逃脱责任。而且，权利又该如何归属？机器人有权利拥有数据吗？它们应该被“解放”吗？

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猜测也许很有趣，但考虑到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这也是让人分心和不负责任的。我们陷入了错误的概念框架。这场辩论与机器人无关，而与我们有关，与我们想要创建什么样的信息空间有关。我们需要少一些科幻小说，多一些哲学。

通过一项决议，其内容是建立针对机器人的新的伦理-法律框架。欧盟委员会不必遵循前者的建议，但如果拒绝，它必须解释原因。

基本理念是合理的。当今，我们在信息空间花费的时间日益增多。在这个数字海洋里，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本地人：我们戴着水肺潜水，而它们就像鱼一样。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将会迅速增加和繁殖，使信息空间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它们如鱼得水的环境。再加上人工智能、智能手机、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和物联网，显然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我们正在为不久的将来的成熟信息社会奠定基础，因此我们需要新的伦理框架来确定：我们乐于看到什么形式的人工能动性在那样的社会绽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的倡议让人喜忧参半：既有对抱负的激动，也有对实施的失望。幻想太多，现实太少。

想想两个关键问题：工作岗位和责任。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者。重新培训失业人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随着科技造成的扰乱如此迅速蔓延、影响广泛和不可预测，这变得更具挑战性。在信息空间的其他角落将出现许多新的就业形式——想想有多少人在eBay上开了虚拟商店。但人们将需要新的、不同的技能。增加教育机会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或许可以缓解机器人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社会将需要更多资源。遗憾的是，机器人不交税。而比较盈利的企业不太可能缴纳足够多的额外税款来补偿财政收入的损失。也就是说，机器人带来对纳税人资金的更高需求，却也带来更少的税收收入。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该报告正确地界定了这个难题。但其原本提出的方案（对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收“机器人税”；该提案未能进入议会通过的最终文本）或许并不可行，因为什么才算机器人呢？这还可能阻碍创新。





数字时代的反垄断难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戴维J林奇 译者/徐行




在数字时代，通过精密算法和机器学习实现价格串谋的隐秘手段难以被起诉和追责。现有反垄断法规正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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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托普金斯(David Topkins)不是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但就像著名企业家洛克菲勒一样，这位身处数字化时代的名不见经传的电商主管激发了对经济竞争法的根本担忧。

在此类案件中的首例反垄断刑事诉讼中，托普金斯于2015年在旧金山的一个联邦法院中认罪，承认在通过亚马逊(Amazon)在线市场销售经典电影海报时操纵价格。

尽管这项罪名看似寻常，他的手法是革命性的：托普金斯承认通过编写定制算法，人为地让价格保持高位，从而操纵市场。一旦他的竞争对手同意这项计划，这个算法能够自动地将这种墙壁艺术印刷品维持在检察官所说的“串谋式、非竞争性价格”之上。

在托普金斯等待自己的命运之时，美国当局和欧洲当局正开始意识到这些日益强大的在线工具可能造成的影响。托普金斯的海报销售规模有限，与强大的洛克菲勒的石油垄断相比不值一提，当时洛克菲勒占据了该国90%的市场份额，促使美国在1890年出台了第一项反垄断法。但托普金斯诉讼案突显出，技术有能力以人们不熟悉的方式扭曲市场，这使该案成为了数字经济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不容忍反竞争行为，无论这种行为发生在现实中的密谈室，还是发生在互联网上，通过复杂的定价算法实现，”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首席次部长威廉贝尔(William Baer)在托普金斯的起诉书公开时坚称。

然而，一些专家表示，现有的反垄断法以人的意图和行动为前提，可能不足以防止企业在数字时代滥用它们的市场力量。

与那些人类管理的市场相比，被“机器销售员”(robo-seller)或者自动定价程序主导的市场不会对同样的激励措施作出回应，也不会按照同样的规则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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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D. Rockefeller





这些担忧表明，数字经济对低廉价格和丰富的消费者选择的许诺可能变成一纸空言。相反，人工智能和强大算法的崛起可能催生更多以损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维持更高价格、无视传统执法机构、持续时间较长的卡特尔。

“由于网络效应，在数据驱动的经济中，牵涉的利害关系要大得多，”前联邦反垄断检察官、现任教于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法学院的莫里斯斯图克(Maurice Stucke)说，“我们所知的竞争将要发生改变。”



无迹可寻

现在，大多数监管机构将这视为一个在未来需要担忧的问题。但随着定价系统变得日益自主，像托普金斯这样雄心勃勃的垄断者最终甚至不需要和他们的竞争对手谈话就能垄断价格。计算机将为他们完成串谋的过程，或者使用相同的算法，或者从与其他机器的互动中学习——这些都不会留下能够作为罪证的电子邮件或者语音邮件。

“找到方法防止自我学习算法之间的串谋或许会成为竞争法执法机构迄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由最富有的几个国家组成、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最近的一份报告表示。

这些数字工具能够根据对供需的即时评估以及卖家本人对利润或者价格目标的指示自动计算价格。

“我们讨论的是一种非人的决策速度，”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委员特雷尔麦克斯威尼(Terrell McSweeny)表示，“所有的经济模型都基于人的动机，以及我们所认为的人基于理性的行动。很有可能并不是所有这些认知都必然适用于这些市场中的一些。”

算法首先被运用于计量金融，现在已经在航空公司、酒店业和亚马逊(Amazon)这样的在线零售商牢牢确立了地位。它们还正快速拓展到其他市场，包括运输、医疗保健和消费品。沃尔玛(Walmart) 2016年8月斥资33亿美元收购在线零售商Jet.com，部分原因是沃尔玛希望提高其算法能力。

经合组织的报告表示大数据现象“可能在未来给竞争主管部门带来重大挑战，因为至少在使用当前的反垄断手段的情况下，可能很难、甚至不可能证明价格串谋意图”。

该报告补充道：“尤其是牵涉人工智能的情况，没有法律依据将责任归属于一个为机器编程、让这台机器最终‘自学’与其他机器协调价格的计算机工程师。”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主要民主党人士表达了对美国经济中竞争的广泛减少的担忧。2016年4月，奥巴马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发布的报告发现运输、零售贸易和保险等行业出现市场份额日益集中的现象，并将该现象归咎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较为缓慢。

白宫还表示，要应对数字经济中的某些令人担忧的反垄断问题，或许需要出台新的法规。“在某些情况下，价格透明可能会促进心照不宣的串谋，因为价格透明使企业能够看到其他企业的定价，从而容易发现任何偏离商定好的高价的情况，”这份报告表示。



密谈室串谋

工业时代的价格垄断的经典案例可以追溯到1907年金融恐慌期间，时任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董事长的埃尔伯特加里（Elbert Gary，见文首图）举行了一系列宴席。

一位参加者回忆，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一楼狭窄的宴会厅里，掌握了美国90%的钢铁产量的男人们互相透露了各自的工资率、价格和“有关业务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加里的目的是稳定不断下降的价格。政府后来提起了诉讼，称那次宴会上的谈话——那是4年的时间里几次类似的谈话中的首次——表明美国钢铁公司构成非法垄断。

算法让人们不再需要这样面对面地进行密谋。定价工具能够在互联网上搜寻竞争对手的价格、从自有数据库中找寻相关的历史需求数据、分析数字化信息并在数毫秒内得出定价解决方案——速度远超任何人类商人所能。

理论上，这应该带来更低的价格和更丰富的消费者选择。算法只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引起反垄断的关切，比如当这些算法的设计初衷显然是为了便于竞争者进行串谋或者采取平行定价举措的时候。

位于休斯顿的定价软件公司PROS Holdings Inc的技术主管约翰萨尔奇(John Salch)表示：“如果目标是做坏事，自动化系统和算法可以帮助你更快地做坏事。”

他认为这样的策略不可持续。但2016年德国监管机构警告称，精密算法抑制竞争的效果可能难以起诉。英国上议院2016年的一份报告引述了“反竞争行为的潜力”和“新形式的串谋”，呼吁欧盟委员会针对算法对竞争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研究。

“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斯图克说，他与合著者、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阿里尔埃兹拉奇(Ariel Ezrachi)2016年末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给反垄断官员作了报告，“我们可能在不一定有反垄断解决办法的时候面临反竞争的结果。”

他援引一个追踪加油站汽油价格的德国软件应用为例。初步结果表明，该应用会阻止零售商降价，让价格高于本来可能的水平。因为该算法能够瞬间监测到某家加油站降价，让竞争者能够在消费者转移到折扣加油站前采取行动匹配新的价格，因此任何供应商都没有首先降价的动机。

“算法能够如此迅速地分享信息，因此消费者意识不到竞争，”斯图克说，“临街相望的两家加油站已经很熟悉这一套了。”

这一幕表明，自由市场理论的一个标杆——信息完全性——可能损害而不是增进消费者的权益。如果这一担忧得到证实，数字经济的一个中心假设——科技能够降低价格、扩大选择——可能会被颠覆。

一个极端案例发生在2011年，当时一对定价算法在亚马逊上销售的一种发育生物学教科书上露了馅。由于两家第三方卖家使用的有缺陷的定价工具相互作用，数天之内，《苍蝇的成长：动物设计的遗传学》(The Making of A Fly: The Genetics of Animal Design)这本书的价格从约113美元飙涨到逾23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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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ing of a fly





第一种算法会自动将书的价格定为第二个卖家的1.27059倍，而第二个卖家反过来会将价格定为第一个卖家的0.9983倍。由于没有对价格上限进行编程，这个意外的价格上升螺旋就此发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生物学家迈克尔艾森(Michael Eisen)在博客中写道：“这一切的迷人之处在于混乱和恶作剧的可能性似乎无穷无尽。”



优步(Uber)和峰时价格

一本2300万美元的教科书是个令人忍俊不禁的轶闻，而不是一件违背反垄断法规的事例。但托普金斯案和美国对一家英国在线公司发起的另一起类似诉讼让人们得以一窥数字经济中正在出现的令人担忧的反垄断问题。

创造了“robo-seller”（机器销售员）这个词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比斯利法学院教授萨利尔梅拉(Salil Mehra)表示，海报市场本应不适合价格垄断。海报产品各有不同，很难进行比较，销售间隔时间长，追踪其他卖家的价格很费时。

然而，通过软件监测其他卖家的价格的能力让价格垄断协议变为可能。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审理的一件诉讼案也展示了类似的机制。在此案中，优步顾客斯潘塞迈尔(Spencer Meyer)主张，作为独立承包人的优步司机使用定价算法的做法构成了“经典的反竞争行为”。

迈尔在提起的集体诉讼中提出，优步及其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通过优步算法计算出的“峰时价格”（在需求较大时提高叫车费用）人为谋取高额利润。“卡兰尼克的定价算法通过把峰时价格强加给原本可以在价格上相互竞争的司机，人为地操纵了需求，”迈尔在提交给法庭的诉讼文件中表示。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麦克斯威尼一直站在对此类算法提出警示的最前列。“现在对我们而言这真的是一个边缘领域，”她说。

同时，对托普金斯的判决在2017年3月16日下达。他将支付不超过28750美元的罚款，据其认罪协议，他或许能够通过配合对墙壁艺术市场的调查免于入狱。

麦克斯威尼预测，还会有更多类似案件发生，斯图克和埃兹拉奇表示，现有的反垄断规则是为了控制19世纪的巨型企业的市场力量而设计的，或许不足以应对数字经济。

“如果这些机器意识到，系统性地通过串谋迅速抬高价格并且不偏离这一价格符合它们的利益，该怎么办？”麦克斯威尼问，“那时怎么办？”





高新技术会带来多少道德难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约翰桑希尔 译者/邢嵬




随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机器人领域的技术进步，每个人都急于弄清楚其对社会、经济和道德层面的潜在影响。不妨先考虑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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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Pablo Picasso)曾经说过：“计算机没什么用。它们只会给你答案。”

这位西班牙艺术家的笑谈或许符合20世纪的实情，那时计算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化版的计算器，用于执行明确界定的功能。但是，21世纪初计算能力的扩展意味着，计算机现在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而且目前还不清楚由谁负责提供答案。

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和神经系统科学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促使政策制定者、商界人士和消费者急于弄清楚它们在社会、经济和道德层面的全面潜在影响。

不妨只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人工智能是否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所说的那样，“可能比核武器还要危险”？

几十年来，失控机器人摧毁其创造者的想法，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一个热门话题。但现在，一些严肃的科学家（比如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以及知名的科技企业家（包括执掌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和SpaceX的马斯克）都对此表达了担忧。

我们如何才能确保人工智能被用于仁义目的、而不是非道德目的？足以威胁人类生命的超级智能即使真会出现，看来也至少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2015年底，马斯克、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以及硅谷其他一些企业家承诺投入10亿美元，创立非盈利公司OpenAI，其宗旨是保证人工智能一直是“个体人类意志的延伸”。

“很难设想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可能怎样造福于社会，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如果构建或使用不当，它可能对社会产生多大危害，”OpenAI的创始人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马斯克还向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未来生活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捐赠了1000万美元。该所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在社会和伦理层面的影响。

该所的使命宣言是这么说的：“技术正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潜能，让他们绽放才华……或者自我毁灭。让我们来扭转乾坤吧。”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在自动驾驶汽车中植入“伦理弹性”？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人类驾驶员在评判不同情景的伦理时具有无限的灵活性——比如，违反“不得超车”规则，以便让骑自行车的人享有更大路面空间。但是，我们应当对自动驾驶汽车如何编程，使其在遇到真正危机时做出正确反应？我们应当为车主提供可调整的伦理设置吗？

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的首席执行官蔡澈(Dieter Zetsche)问道，“如果一场事故真的无法避免，而唯一选择是撞上一辆小汽车还是一辆大卡车、驶入沟渠还是撞上一堵墙，或者冒险沿边擦过推着婴儿车的妈妈还是80岁的老奶奶时”，自动驾驶汽车应该怎么做？

自2012年以来，戴姆勒和奔驰基金会(Daimler and Benz Foundation)已支出逾150万欧元，支持一个由20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研究自动驾驶的社会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伦理难题。

这样的问题以前是道德哲学家研究的领域，比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 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曾经探讨的课题：“谋杀会是合理的吗？”但现在，公司董事们和车主或许日益发现，自己不得不辩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又称效用主义）的利弊。

医疗领域的进步也带来新的难题。我们应当禁止普通用户服用增强认知能力的药物吗？神经学家芭芭拉萨哈金(Barbara Sahakian)和杰米尼科尔拉布泽塔(Jamie Nicole LaBuzetta)在《Bad Moves》一书中，特别提到了使用“聪明药”提升学习成绩的道德挑战。

他们问道，为何我们对那些服用类固醇以便在奥运会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的看法那么差，却忽视了那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服用“聪明药”提高成绩的行为？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学生已向当局施压，要求修改该校的学术诚信政策，把“未经授权服用处方药”视为作弊。但似乎很少有其他大学或雇主考虑过这一难题。

“这些药物潜在可能使社会发生戏剧性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萨哈金和拉布泽塔在他们的书中写道，“现在是时候对这些‘聪明药’涉及的道德问题以及它们应当在未来社会扮演什么角色进行理性的讨论和辩论了，”他们总结道。

在所有这些让人困惑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大得多的问题：谁负责确保最新的技术成果不被滥用？

民族国家的政府和议会，都在忙于解决财政紧缩或难民流入等紧迫得多的问题，基本没有政治余力考虑如此抽象的挑战，更别提帮助设定国际标准或法规了。

就像其他众多领域一样，法规滞后于现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况且，有什么办法阻止流氓国家罔顾任何国际准则、把基因编辑、机器学习或网络技术用于毁灭性目的呢？

大学院系和智库机构已在传播知识和促进辩论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但它们经常依赖私人行业的资金支持，不太可能拿出将会严重制约捐款方的彻底的解决方案。

这基本上意味着让科技公司自我监管。在理解技术的潜在危险、并采取措施反制这些危险方面，有些科技公司处于遥遥领先的最有利地位。谷歌(Google)等公司开始成立伦理委员会，帮助监督本公司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活动。

但是，正如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所看到的那样，私人部门机构往往会躲在对法律的狭义解读背后。

有些银行也被证明善于进行国际法律和监管套利。

打法律的“擦边球”明显破坏了道德标准，并在整个金融行业导致了不端行为。路透(Reuters)汇编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夏天，金融机构因为违反监管规定而支付的罚金已超过2350亿美元。

正如一名前银行家所说：“并非所有合法的事情都是合乎道德的。”

这是科技公司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它们不希望所在行业在未来受到监管整顿的话。





杀手机器人将是人类噩梦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译者/许雯佳




人工智能发展之快，可以想见机器将可完全代替人类进行杀戮，并将提升国家发动战争的意愿。人工智能的性质使人无法预见自动武器发展的终点。不管进行多少精密的编程，也无法限制其后果。最好不要踏上这样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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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一个嗜血的物种。根据学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说法，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被同类所杀是人类的头号死因。文明基本上是人的暴力本能被逐渐束缚住的故事。其中一个部分是有血有肉的人持续从战场撤出，前线逐渐被远程武器和空中军事力量拉远，公众对于伤亡的容忍程度也下降了。

可以说，美国的主要进攻武器是无人机，操纵者安坐于千里之外对目标进行打击。考虑到技术进步之快，无需脑洞大开，我们就能预见到机器将可完全代替人类进行杀戮。在迄今仍被视为人类专属的活动领域里，人工大脑已有良好表现。电脑将被交托驾驶汽车或者诊断疾病的任务。因此，在做出杀戮的决策上，算法智能或许也将超越人类智能。

这种可能性，促使1000多名人工智能专家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立即停止发展“致命自动武器系统”。他们敦促称，现在就行动，否则被他们不可避免地称为“杀手机器人”的武器将和卡拉什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即AK-47)一样广为流传并造成同样致命的危害。

军方对机器人战争的热衷很容易理解。士兵是宝贵的、成本高昂的，也是会犯错误的。本可避免的人为失误在每一场战斗中都造成了严重伤亡。相较之下，机器既不知疲倦，也不会失去耐心。它们可以被送往不安全甚至普通士兵无法到达的地方。计算能力的迅速提升正赋予机器“更柔软”的技能，比如识别一个有血有肉的单独目标。最终，事实可能将证明机器人会比最有经验的士兵更安全，比如能够从一群孩子中挑出枪手——然后射杀他。

反对机器人战争的理由与反对所有武器进步的理由相同——避免大量无辜受到伤害这种不可预知的后果。无论采取了什么预防措施，都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来阻止武器落入不法之徒的手中。要想一窥那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后果，可以回忆一下美国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Chrysler)在发现汽车可以被远程入侵后，需要检测和排除140万辆汽车隐患的事情。现在，想象一下这些车装备了枪支。

技术未来主义者也担忧人工智能异常快速的发展。科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最近提醒人们警惕人工智能远超人类智能后可能发生的“科技大灾难”。这到底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事情，还是只是幻想，科学本身无法确定：但考虑到其中的风险，给超级智能装备武器能有多明智呢？

道德方面的理由更为直接。在减少杀人方面，对杀戮的厌恶是个重要因素，其作用不亚于任何技术突破。将人工智能插入这条因果链，将弄混杀人决定背后的责任。没有明确的责任，不仅发动战争的手段得到加强，发动战争的意愿也可能上升。

让武器消失是不可能的：想一想杀伤性地雷——一种自动运行的武器——现在依然每年造成1.5万到2万人丧生。人工智能的性质使人们无法预见自动武器发展的终点在哪里。不管进行多少精密的编程，也无法限制其后果。最好不要踏上这样的旅程。





自动驾驶汽车如何处理“道德路障”？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乔纳森马戈利斯 译者/蓝田




一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前方，若避开他，就可能撞向路边的行人，面对这道选择题，智能汽车会怎么办？




[image: ]




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进展可能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科技突破。

即使我遇到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也认为，无人驾驶汽车仍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也怀疑，为了谋生而开车的亿万人会及时开始深入考虑这一问题。

但各大车企正致力于在2020年左右把面向消费者的自动驾驶汽车推向市场。从经济学家到城市规划者，从交通工程师到立法者和保险业者，专业人士正着手应对它将带来的巨大变化。

那么，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运输革命，一位聪明的律师会怎样看待其潜在法律影响呢？

我到剑桥(Cambridge)拜访了英国律所Mills & Reeve合伙人史蒂芬汉密尔顿(Stephen Hamilton)；该律所正定位于无人驾驶车辆法律的权威。

汉密尔顿专长于帮助企业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但他花了三年时间研究自动驾驶汽车，积累起相关专业知识。

他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以数字方式来传送文字、语音和图片。”我们望着校内一栋栋建筑，这里是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工作过的地方。

“互联网造成的颠覆是巨大的。但如果我们实现无人驾驶，利用数字手段在一个网络内运输人和物件，就颠覆而言，大幕才刚拉开。”

围绕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问题引起了极大关注，但人们关注的并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发生的巨大转变，而是“该杀谁”的两难困境：一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前方，汽车应不应该从编程上急转弯以避开孩子，哪怕这意味着与迎面而来的汽车相撞，或撞到在公交车站等车的人？

在汉密尔顿看来，这个伦理问题被过度夸大了。

“解决办法是，当车辆遇到障碍物时，它能采取的行动是有限的：从左方或右方超车或绕过去，或者刹车，或者加速。最后一个不太可能适用，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三项选择题。”

“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你不能绕过去，唯一的选择就是刹车，避免或减轻伤害。这里不存在需要算法或决策树伤脑筋的道德选择。你前方的路上出现了一个不该在那里的障碍，就像有人摔倒或者跳到火车前方。”

他解释说，你可以把异常状况搞得像“战争游戏”，但每一次的答案只有一个：刹车，并希望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小。无论如何，自动驾驶汽车总会比人类驾驶员更安全，总会比哪怕是理性、警觉、清醒的人类驾驶员反应更快。

汉密尔顿提出的另一个伦理问题是，已被吊销驾照的驾驶者开着自动驾驶汽车再次驶上道路，潜在可能引起极大的争议。社会可以（或者应该）阻止被吊销驾照的司机购买自动驾驶汽车和重获完全机动能力吗？

还有一个枯燥但重要的立法问题。发达国家的公路交通法律基于两项国际公约：1949年《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Geneva Convention on Road Traffic)，以及1968年《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Road Traffic)。

二者都规定任何时候车辆都必须由驾驶员控制，因此在全自动驾驶汽车合法之前，先得修改这条规定。这绝不是件小事。

并未签署这两项公约的中国，可以让自动驾驶汽车上路。中国的制造商仍在攻克无人驾驶技术，但全球其他地方应该关注这个法律问题。

此外就是自由意志的问题。如果我的车跟在一位年长绅士的老爷车后面，该车以20英里的时速慢吞吞地行驶，我可以给自己的车编程超车吗？哪怕它可能在超车时违反限速规定？

哈密尔顿认为，答案是，自动驾驶汽车的预设选项中不太可能出现“接受适度风险驾驶”这一选项。

“但无论如何，”他带着一丝冷幽默说，“我估计汽车不会（像人类驾驶员那样）感到无聊或厌烦”。相反，它“会知道最终而言，这次超车可以节省大约7秒钟，因此它会运用不带感情的逻辑分析，决定不超车。”

他补充说，黑进汽车软件这么干是非法的。软件将拒绝把你载到任何地方，唯独汽车修理厂除外——如果汽车需要保养，或者进行系统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英国（人类驾驶的）新车注册量高达269万辆。还有一件事也不可忽视，丰田研究院(Toyot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消费电子展(CES)上表示，汽车行业离全自动驾驶汽车的“边儿都不挨着”。

不过当我与汉密尔顿告别时，我十分确信一点：不久以后，就像汉密尔顿所认为的那样，人类驾驶汽车将像骑马比武或决斗一样，成为一个过时的、不可取的概念。





“机器人记者”能否不出错？

作者/FT中文网总编辑 王丰




也许未来新闻机构中的很多工作会被更加准确、迅速的机器取代，但在一些关键的、具有高附加值的环节上，人类记者和编辑仍将占据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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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怖袭击后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已有至少四位中国公民在世界各地被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杀害。中国人再次深切感受到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恐怖主义无远弗届的祸害。

在对几次恐怖事件的报道中，我注意到，中文新媒体平台和自媒体都异常活跃迅捷。突发快讯的翻译、实时进展的跟进，甚至独家现场报道，都可圈可点。但是，相关媒体在报道准确性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大不小问题。

巴黎恐怖袭击尚在进行中时，国内各门户网站、自媒体公号对袭击细节和伤亡人数的及时更新都动人心魄，吸引了很多读者。但其中不乏误译误报，在短时间内有误导读者的可能。印象较深的是，“遇难人数上升到197”一度被多家新媒体、自媒体引用，事后证明与实际情况差别很大。甚至有门户网站专门指出，“197”是法国警方提供给目击者的紧急热线号码，不是死亡人数。

另外一个比较离谱的错误是，官方通讯社中新社的网站在2015年11月19日上午发布了这样一篇报道：“美波士顿发枪击案嫌犯引爆爆炸物自杀身亡”，随后被新浪等门户网站转载。

这条新闻在国内似乎未引起太大影响，但很快有身居美国的朋友指出，波士顿根本没发生这类案件。倒是美联社当天发布了一条波黑萨拉热窝发生枪击案的新闻，除了地点外，与上文各种细节完全一致。初步判断是，中新网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错误地翻译成“波士顿”，把枪击案地点挪到了7000公里之外。

举出上述例子并非幸灾乐祸、或是以“行业警察”自居，而是因为我由此联想到了近几年来逐渐火爆的另一个行业话题：机器人写稿。日益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结合机器学习方面的技术进展，已经令电脑程序可以取代新闻从业者的一些职能，并且让国内外不少新闻业同行感到紧张。那么，这些技术是否也可以帮助新闻机构避免此类令人尴尬、误导读者甚至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事实错误？

以我对“机器人写稿”技术发展至今的观察，它似乎主要作用在传统新闻采编流程中的三个节点：

一是信息的采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行业早已开始通过电脑程序筛选信息，捕捉海量信息中的“突发”和“异动”，发现新闻线索。例如，驻华外国财经媒体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用类似网络爬虫的软件实时监控关键政府、机构、企业网站和数据库，尤其是央行、财政部、统计局等定期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相关数据库、网页一旦有更新，这些软件立即以邮件、手机短信或电脑桌面“红条”的形式通知记者处理。财经类通讯社间对发稿时效、第一时间影响市场能力的竞争，往往精确到秒甚至毫秒；比起更早时候新闻助理们整天眼巴巴地盯着新华社电讯终端，或者用鼠标手动刷新网站，爬虫软件显然高效、人性得多。

时至今日，社交媒体日益成为新闻线索的最快、最广来源，监控分析社交媒体动向和趋势的软件更是不断推陈出新，很多技术能力强大的新闻机构更是自行开发相关软件，直接接入自己的内容管理系统（CMS）。

当然，近几年来最为吸引业内和大众眼球的还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写稿”环节的应用。就目前的发展看，这一功能的基本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对于一些相对格式化、以数据为核心内容的新闻（例如财经、体育新闻），记者编辑们可以先准备好相对固定模板，其中的变量（时间、地点、数据等）可以随时由上文提到的由爬虫软件获取的最新数据所代替，从而生成最新的报道。

据我所知，彭博社、路透社等财经新闻机构，至少在四五年前即已自行开发相关软件，以多半自动、少半人工的形式生成并发布格式简单的财经新闻。类似技术近年来在国内外新闻机构间不断改进升级，也在大众中引起了越来越高的兴趣。

以2015年9月份在国内媒体圈轰动一时的腾讯财经“8月CPI同比上涨2.0% 创12个月新高”这篇新闻稿为例：




“腾讯财经讯 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数据显示，8月CPI同比上涨2.0%，涨幅比7月的1.6%略有扩大，但高于预期值1.9%，并创12个月新高。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认为，从环比看，8月份猪肉、鲜菜和蛋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是CPI环比涨幅较高的主要原因。8月份猪肉价格连续第四个月恢复性上涨，环比涨幅为7.7%，影响CPI上涨0.25个百分点。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天气交替，影响了鲜菜的生产和运输，鲜菜价格环比上涨6.8%，影响CPI上涨0.21个百分点。……”





其中CPI和各种商品价格的同比、环比涨跌数据，都可以由“爬虫”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获取，填入事先准备好的模板中。腾讯财经此文还引用了多位分析师的观点，估计是采用了更加复杂的预设模板和逻辑判断，并且可能最后仍需一定程度的人工干预（编辑）。

第三个节点是新闻机构生产出的内容的智能发布。例如《纽约时报》开发的Blossom程序，通过大数据分析确定哪些内容更适合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这个节点似乎与本文讨论的内容关系不大。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随着机器学习能力的提高，上文提到的“抓取信息+填充模板”的机器人写稿形式逐渐扩大到更多的领域，适应更复杂的情况，它能否同样具有强大的“防错”和“纠错”功能？“机器人记者”除了比肉身记者更加快捷外，还能够更加准确吗？

从理论上看，机器人记者的准确度似乎可以完胜人类记者。

首先，用爬虫类软件从权威信息来源处搜取的信息和数据，在转换成为新闻产品的过程中极大减少了人为误抄录的可能。在翻译问题上，尽管不同语言间的机器翻译仍旧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翻译，但各种电脑辅助的翻译工具已经可以实现数字、拼写、语法、专有名词、上下文一致性等多种内容的翻译和校对，上文提到的把电话号码误做死亡人数，或是“波黑-波士顿”一类低级翻译错误可以轻易被电脑翻译工具发现并纠正。

当然，准确程度也极大地取决于计算能力和软件的完善程度。2010年左右，我所供职的一家国际财经通讯社为了提高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报道的速度，开始试验以软件从政府网站调取最新数据，并自动以简单的新闻模板发布。但是，试验开始不久，就出现了一次重大事故：搜索软件误将政府网站上一个月前的旧页面当做更新页面，将数据调取后形成快讯稿，并且未经编辑核实，直接发到到客户终端，引发不少客户投诉，万幸未造成重大投资损失。时至今日，尽管软件的复杂程度和计算能力已有巨大进步，机器应对种种复杂的现实情况的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仍旧是关键。

其次，在信息来源的甄别和核实方面，电脑的强大处理能力也有助于大幅提高准确性。

在浩如烟海的政府、机构、企业、媒体网站和数据库、个人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等等之中，如何判断哪个是“权威”、“可靠”的新闻来源？目前已知的和可以想象的做法，包括通过对海量历史内容的检索和互相验证，形成对信息来源可靠性的评判；判断某一“新闻事件”是否真正发生，可以监控与之最相关领域的媒体、个人和机构的反馈，尤其通过那些可信度较高的个体的反馈加以判断；甚至依据地理位置，从周边大量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的反应得出判断… 这些依赖于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的工作，电脑显然都比人更加胜任。

但是，人类记者和机器人记者最大的区别出现了：除了相对被动地搜寻现存信息以外，人类记者还可以主动调查和核实信息：联系当事人、可能的知情人或相关专家，通过人际交流实现对信息的证实或证伪。新闻归根到底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记者的最大价值也就体现在人际交流的能力。除非电脑演进到可以与人类主动、无障碍地交流，甚至通过智慧、心理的较量从人类身上获得后者本来不愿提供的信息，这将成为人类记者不可替代的最后一块阵地。当然，如果电脑真的发展到全面“智压人类”的地步，那也就是“天网”统治世界、毁灭人类的时候了。

至于在常识、直觉、同理心（empathy）、感召力、职业道德等等对于广义的新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能力和素质方面，更是很难想象电脑能够在可见的未来替代人类。

这样看来，依据远超人类的强大计算能力来获取、筛选和分析数据是机器人的强项，新闻业与之相关的工作也正在被电脑不断取代，这对新闻行业整体的时效、准确、客观性提升大有帮助；但是，在可见的未来，即便是在纯粹事实性的新闻报道中，电脑仍旧难以完全取代人类记者。

也许未来的新闻机构不再需要动辄几十人、数百人的“大平面”办公室，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大型服务器机房甚至是“云计算”取而代之，但在一些关键的、具有高附加值的环节上，经验丰富的人类记者编辑仍旧将占据核心的地位。诸如观点、分析、评论、调查等更加复杂、涉及人类主观意识的新闻形态，在未来很久一段时间内都必须仍旧由人类记者编辑负责——除非这些形态乃至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行业，因为市场需求的变迁而先行消亡。

在新闻这样一个面临巨大冲击的行业，上述结论未必能给从业者多少安慰。但是至少，它提醒我们不能放松职守。电脑会让我们中的很多人失业，但不会是全部；电脑替我们做了很多累活苦活，但最重的责任，仍旧需要我们来承担。





机器人安全缺陷或被用于攻击主人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汉娜库赫勒 译者/邢嵬




IOActive测试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机器人，发现了一些可被黑客利用的缺陷，有可能被用来造成身体伤害或让某些活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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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专家表示，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机器人存在监听它们的用户、泄露商业机密，甚至被控制、被用于实施身体攻击的风险。这些专家们警告，机器人很容易遭到网络攻击。

网络安全公司IOActive测试了50台机器人，包括软银机器人(SoftBank Robotics)生产的孩子模样的Pepper，以及Rethink Robotics的工业机器人Baxter，结果发现了一些缺陷，黑客可以利用这些缺陷来操纵机器人的手臂和腿，或者控制麦克风和摄像头。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在从建筑工地到医院的工作岗位上取代人类——Pepper已被用在商店和家庭，Baxter被用在装配线上——潜在网络攻击的影响也将增加。研究公司IDC的数据显示，2020年，机器人及相关服务方面的支出将比现在翻一番，达1880亿美元。

IOActive LabsIOActive专门致力于寻找物联网设备的缺陷，该机构的首席技术官塞萨尔塞鲁多(Cesar Cerrudo)表示，他担心人们正将机器人接入互联网而完全没有考虑到网络安全问题。

“一旦机器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和许多企业，对它们进行攻击的动机将大为增加，”他说，“由于机器人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中到处移动，特别是工业机器人，它们要使用很多电力，因此可以通过编程让它们实时地做出非常危险的动作。”

虽然IOActive尚未发现机器人遭网络攻击的任何证据，但塞鲁多警告称，它们可能被用来造成身体伤害或让某些活动停止。

他表示，如果有人利用他这次发现的某个缺陷，以勒索软件（一种恶意软件，可以关闭计算机，直到被感染者支付赎金）感染一台机器人，可能导致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如果一家公司开始用机器人替换工人，（一旦这些机器人受到黑客攻击）那就好像这家公司的员工受到了黑客攻击，”他说。

IOActive已把这些缺陷通报给了机器人生产商。该公司也在优必选科技(UBTech Robotics)、Robotis、优傲机器人(Universal Robots)和Sartec Corp等公司出品的机器人身上发现了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

优傲机器人公司表示，它已了解到IOActive的报告，并且“正在调查报告中描述的潜在薄弱环节，并研究潜在对策”。

Rethink Robotics公司表示，它已解决了IOActive指出的一些问题。




















第三章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焦虑症







下一批面临科技威胁的行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综合报道 译者/何黎




岁末年初，FT记者们展望未来5到10年，推测哪些行业将在科技挑战之下缩水，甚至彻底消失。他们列出5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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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16年，技术和“分享经济”初创企业继续扰乱传统行业——从优步(Uber)和其他招车应用冲击出租车市场，到Airbnb提供多种替代传统酒店住宿的选择。

但是，哪些行业将面临下一阶段的数字化和自动化挑战呢？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们展望未来5到10年，以推测哪些行业和企业将随着科技不断带来的扰乱性变化而缩水，甚至彻底消失。

以下是他们提名的面临灭绝威胁的5个行业。




扰乱因素：在线旅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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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威胁的行业：
 实体旅行社


●原因：
 更多旅行者选择网络预订

据英国《金融时报》穆拉德艾哈迈德(Murad Ahmed)报道，途易(Tui)是世界最大旅游公司，以Thomson和First Choice等品牌经营实体旅行社。但其首席执行官弗里茨茹森(Fritz Joussen)表示，“终局”是转变商业模式——减少对度假套餐销售的依赖，更着重拥有和运营酒店和游轮。

“今天我们约30%到35%的利润是酒店和游轮旅行贡献的，”他说，“3年后，我认为这个比例将远远超过50%。我们真的在转变这家公司。”

途易发生的改变反映了业内更大范围的转型。随着旅行者更习惯于通过智游网(Expedia)等在线旅行服务来预订行程，传统的实体旅行社走下坡路已有多年。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美国旅行社的数量从1990年的13.2万家减少到2014年的7.4万家。该局预测到2024年，这个数字还将减少12%。

2011年，英国最大的旅游集团之一Thomas Cook需要一笔2亿英镑的贷款来解决一场危及生存的现金危机。此后，Thomas Cook关闭了数百间实体门店，并且计划关闭更多无法盈利的门店。该公司转向在线销售旅行套餐，并依托其自有的航空公司机队和酒店来开辟旅游线路。上个年度，该公司5年来首次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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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e Research创始人亨利哈特费尔特(Henry Hartveldt)表示，旅行社不会完全消亡，但的确需要改变。“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旅行社将是真正的专家，”他说：“人们可以通过它们来预订一次特别的行程，如蜜月旅行或特别的家庭度假，或者筹划游猎之旅这样的复杂行程。”

“它们将发掘出一个小众市场，并且在帮助客户预订的同时，也利用数字工具来确保人们了解它们的存在……对旅行社来说，问题是它们是否需要零售门店？老实说，大部分旅行社并不需要。”

一些客户依然希望与旅行社面对面接触。英国旅行社协会(ABTA)进行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旅行者在线预订行程。但截至2016年10月的12个月中，在门店预订行程的人的比例达到了19%， 比一年前的17%有所提高。

英国旅行社协会的研究表明，“最富裕的家庭”——英国收入最高的4%的人群——在门店预订的可能性最高，比例达到了35%。

茹森表示，途易将继续销售度假套餐，但不再那么着重于“纯粹的买卖部分”，也就是旅行社为顾客搜寻最便宜的价格。找便宜的人不会去实体门店，而是会转向网络来搜寻最划算的价格。




扰乱因素：3D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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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威胁的行业：
 小型零部件生产商和分销商


●原因：
 人们日益通过就地3D打印来制造部件

英国《金融时报》帕特里克麦吉(Patrick McGee)报道，常去音乐会的人都知道，比起取票或者希望票能够按时寄到，现场打印门票更容易。企业将很快意识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零部件、设备和电子产品。

预计3D打印机的爆炸式普及将撼动整条供应链，让企业能够打印，而不是（往往从海外）订购它们所需要的很大一部分部件。

私有的德国电子集团博世(Bosch)旗下的传动和控制公司博世力士乐(Bosch Rexroth)预测，在5到10年后，该公司可能打印，而非购买多达40%的制造设备。

“如果我们要为旧车或者旧发动机寻找零部件，为新产品制作原型，或者进行小批量的制造，3D打印将发挥重大作用，”博世力士乐制造工艺开发经理斯特凡赫费尔博士(Stefan Hoevel)说。

博世已经开始通过3D打印来创建此前无法构建或者需要很长时间加工的原型。赫费尔博士表示，使用3D打印技术，设备的制造成本可能比使用今天的常规办法低廉至多60%。

3D打印技术有时被称为“添材制造”，因为塑料、金属和其他材料是一层一层地叠加而成的。

在2016年11月的慕尼黑电子展(Electronica)上，以色列初创公司Nano Dimension展示了3D打印的潜力绝不仅止于制造简单部件。该公司桌面大小的3D打印机“Dragonfly”可以制造多层印刷电路板——即智能手机和计算机中用于传输信号和电力的膜状电路板。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阿米特德罗尔(Amit Dror)表示，3D印刷电路板将加快样机的研发过程，使电子产品企业能够更快将新产品推向市场。

2016年，在对最新方法的展示中，惠普(HP)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打印出一个重四分之一磅的轻质链条，然后将这个链条连接到一台卷扬机上，吊起一辆汽车。

展示中用到的Jet Fusion 3D打印机被惠普的斯蒂芬尼格罗(Stephen Nigro)戏称为“打印自己的打印机”，因为该打印机近一半的部件都可以打印出来。

“我们做这些不只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这么做；打印机打印自己，是因为这样做有经济意义，”他说：“我们认为3D打印将在改变世界设计和制造方式中起到关键作用。”




扰乱因素：无人驾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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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威胁的行业：
 汽车保险公司


●原因：
 随着自动驾驶汽车日益得到使用，汽车碰撞事故会变得更少

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一列列的无人驾驶汽车安静和小心地在城市和乡村行驶，无缝接送乘客，道路上的车辆更少，这些车辆发生的碰撞事故也更少。

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场景犹如乌托邦一样美好。但对全世界的保险公司而言可能恰恰相反。汽车保险是保险业的支柱之一。根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研究，汽车保险每年为全球各大保险公司带来约2600亿美元的保费收入，170亿美元的利润。它们估计，汽车保险业的市场价值达到约2000亿美元。

分析师们表示，新技术以多种方式让汽车保险市场的很大一块遭受威胁。首先，上路的汽车更少，汽车的事故也更少，这意味着对汽车保险的需求减少了。到2040年，在成熟的经济体，汽车保险市场的规模可能缩水逾80%。第二，所需要的保险将会由汽车制造商等企业购买，而不是由消费者购买。而随着汽车制造商和科技企业改进数据的收集和应用，在销售保险上，它们可能处于比保险行业本身更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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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表示，短期来看，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在拉高汽车保险的成本，因为一旦在碰撞中损坏，配备尖端设备的汽车的维修费用比更基本的车型昂贵。

毕马威(KPMG)的保险合伙人默里雷兹贝克(Murray Raisbeck)表示，新技术也将创造新机会。“会出现需要投保的不同风险，比如算法出错的风险，或者与无人驾驶汽车相关的网络风险，”他说：“汽车车体受损和人员受伤的风险将会变小。”

一些保险公司开始对风云变幻的市场格局做出反应。在英国，安盛(Axa)加入一些得到政府支持的组织的行列，探索如何最好地引入无人驾驶技术。在日本，最大的两家保险公司三井住友(Mitsui Sumitomo)和东京海上(Tokio Marine)正在考察市场可能需求的新型保险产品。

但毕马威的雷兹贝克表示，汽车保险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来应对威胁。“英国有很多清谈俱乐部，很多对话，很多动听的泛泛而谈，但没有多少资本投入未来需要的技术或者合作伙伴关系。”

“保险公司善于应对变化，”他补充道，“但试图分走一杯羹的汽车公司和科技公司是完全不同的竞争者。”




扰乱因素：“机器人顾问”(robo-adviser)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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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威胁的行业：
 理财顾问


●原因：
 自动化理财咨询网站日益增长，监管更加严格

近年遭遇一场监管风暴的传统理财顾问，现在又面临被算法排挤的窘境。

该行业从2006年开始陷入困境，当时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宣布要对基金如何卖给散户投资者展开调查。

2013年出台的新规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财顾问的商业模式，新规禁止基金公司向他们支付佣金，并抬高了理财顾问的资格门槛。

理财顾问协会Liberatum估计，自新规出台后，有1.35万名顾问离开了该行业，而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公布的数字为2000人。

佣金禁令切断了理财顾问的主要收入来源，迫使剩余从业者要么上调对散户投资者的收费，要么上调他们愿意提供咨询的最低投资额门槛。

大批投资者突然间负担不起他们的顾问，开始转向2012年兴起的新事物——“机器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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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顾问，即网站根据投资者填写的在线调查问卷向他们推荐投资组合，它们试图打破传统的面对面咨询模式，向客户提供低成本的替代方案，这些客户越来越愿意接受数字化投资。

花旗集团(Citigroup)估计，未来10年内机器人顾问管理全球资产可达5万亿美元。

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财富管理机构也发现了“机器人顾问”在帮助散户方面的潜力，于是大举闯入一度被灵活的金融科技公司主导的领域。

英国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桑坦德英国(Santander UK)表示正在开发在线投资网站，瑞银(UBS)和财富管理公司天达财富与投资(Investec Wealth and Investment)、Brewin Dolphin以及Killik & Co也有这方面的计划。

其他大公司则入股相关初创企业。富时100(FTSE 100)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Schroders)斥资1200万英镑入股机器人顾问Nutmeg，而安联投资(Allianz Global Investors)收购了MoneyFarm的股份，这家机器人顾问公司于意大利起步。

在美国，自动化财富管理服务负责运营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投资组合，还可再投资股息，优化税务效率。Betterment现在为21万客户管理67亿美元资产，收费标准为0.15%-0.35%。

在其2016年理财咨询市场评估中，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和财政部都表示将研究如何为低成本提供在线投资建议打开大门，此前他们发现三分之二的散户投资者在没有理财建议的情况下购买金融产品。

预计被动型基金的日益流行也将在未来几年促进机器人顾问增长，它们通常鼓励投资者把钱投到被动型投资组合，而不是更烧钱的由股市操盘手运作的基金。

根据数据提供商晨星(Morningstar)，全球被动型基金管理的资产自2007年以来增长了230%，达到6万亿美元。同期积极管理型基金翻了一番，至24万亿美元。




扰乱因素：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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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威胁的行业：
 汽车修理厂


●原因：
 越来越多的驾驶者转向易维护的电动汽车

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写道，电动汽车向消费者推销的主要卖点，往往是它们运行起来比汽油车或柴油车更环保、成本更低。

但由于电动汽车除车轮以外几乎没有活动部件，它们还有一大优点可夸口：其发动机罩下几乎没有什么部件会发生故障。

这对驾驶者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却给成千上万依靠保养汽油车或柴油车谋生的汽车修理厂带来麻烦。

售后服务部门不仅是汽车业一个巨大的就业来源，也是该行业最赚钱的领域之一。

杰富瑞(Jefferies)汽车分析师菲利普霍乔斯(Philippe Houchois)表示：“汽车销售业务利润率很低。但只要我们的汽车里装的还是内燃机，维修就依旧是经销商的主要盈利来源。”

据瑞信(Credit Suisse)表示，目前市面上的汽车内燃发动机可能由数千个运动部件组成，而特斯拉(Tesla)电动汽车仅包含18个运动部件。

英国专业机构汽车工业协会(Institute of Motor Industry)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纳什(Steve Nash)表示：“电动车几乎不需要任何维护”。

该协会估计，仅英国就有4万家售后服务企业，既有Kwik Fit这样的大型集团，也有众多规模较小的独立维修厂。确切数字很难统计，因为许多维修厂从不加入任何行业组织。

分析师们预计，未来几年销售的绝大部分电动汽车将采用轻度混合动力技术，发动机和电池都用。但纯电池汽车的市场也在不断壮大，此类车辆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维护技术，比如电气专业知识。

大众(Volkswagen)最近表示，将重新培训7000名电气技术工程师，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力争到2025年把电动车在总产量中的占比提高至四分之一。

汽车工业协会的纳什表示：“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汽车，政客们想当然地认为汽车行业的人能适应它。”他强调了专业培训的必要性，以及擅自修理电动车的高风险。

他说，未经充分培训就擅自修理电动车的风险很高，“一辆电动汽车的电池可以产生300至400伏的电流，比坐电椅还糟。”



延伸阅读：汽车租赁集团面临技术威胁

汽车所有权模式的转变对于租赁集团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人们已无意拥有租赁汽车的完全所有权，而转向临时租车。

但是城市运输服务市场的增长——如优步以及汽车制造商提议的竞争产品——迫使租赁公司反思自己的商业模式。

动作飞快的技术驱动型竞争对手的崛起，意味着传统汽车租赁集团面临被超越的风险。

欧洲最大的运营商Europcar已启动了一些项目，包括汽车共享等服务，以尝试各种运输服务方式。

该公司最近买断其爱尔兰特许经营权，从而得以拥有爱尔兰最大的汽车共享服务GoCar，其旗下运营着150辆汽车。

但随着宝马(BMW)、雷诺(Renault)等汽车制造商提出共享所有权计划，该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用app在线约车的便利性及其相对较低的成本，也将迫使汽车租赁集团加大技术投资以维持竞争力。

杰富瑞的菲利普霍乔斯说：“我认为汽车租赁公司需要做的是要让租车变得真的很容易。”他提到了ZipCar等基于app应用的企业。

“汽车租赁公司现在还需要20分钟来做文书工作，这感觉非常20世纪。”





机器人对穷国威胁最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史蒂夫约翰逊 译者/邢嵬




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越低，就越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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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分析显示，自动化和机器人的进展将对世界最贫穷国家产生最大破坏效果，埃塞俄比亚85%的工作岗位面临被剥夺的危险。

美国花旗银行(Citi)和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牛津大学旗下的研究与政策部门）的一项研究显示，尼泊尔、柬埔寨、中国、孟加拉国和危地马拉等国家面临最严重的“过早去工业化”风险。

“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易受自动化影响的程度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负相关性，”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技术与就业项目联席主任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说。

这一研究结果发表一周前，世界经济论坛(WEF)表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其他技术变革的发展到2020年将造成全球逾500万人失业。（这一发展——至少是机器人销量的增加——示于图表一）。

围绕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的辩论，迄今聚焦于发达世界。牛津大学马丁学院2013年的分析得出结论，未来20年里，美国47%的工作岗位将受到自动化的威胁。

然而，该学院的后续分析似乎表明，发展中世界将受到更大的冲击。

当前，在农业和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低收入国家相对高工资国家具有成本竞争优势。

然而，上述研究报告辩称，随着机器人取代工人，低收入国家将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丧失这种优势，与高工资国家在成本方面不相上下。此外，穷国当前的低工资水平意味着，它们有更多很容易被自动化、最终将被取代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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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工作是可以自动化的，但由于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足，自动化尚不划算，”该报告表示。





此外，这份题为《Technology At Work v2.0》的报告主张，自动化的崛起和3D打印等技术的发展，将鼓励企业把制造业务迁回本国。

该报告声称已看到了这一趋势的初步迹象，全球供应链碎片化的速度开始放缓，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逆转。报告称，2011年，菲律宾、中国和马来西亚为了出口制成品而在国内市场采购的投入品比例高于2005年。

尽管如此，报告作者主张，北美将成为这一回迁趋势的大赢家。作为之前离岸外包浪潮的主要受益者，新兴市场将成为显而易见的输家。

这一点，加上制造业的效率越来越高，劳动密集度随之降低，都令人担忧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遭遇“过早去工业化”。

如图表二所示，在西方，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量的份额在大约25%至30%时达到顶峰（大致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不变的2005年美元价值衡量）为1.1万至2.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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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该报告表示，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在15%时就达到顶点，而当时两国的人均GDP（衡量标准同上）分别为不到5000美元（巴西）和不到1000美元（印度）。





亚洲其他多个经济体也在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的时候达到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的顶峰，而“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造业产出占比在过去25年里持续下降”，而就业人数占比仅为6%。

弗雷表示，更糟糕的是，尽管发展中国家可能比富裕国家更晚感受到自动化的全面冲击，“但在那些消费者需求非常低和社会保障网络不健全的国家，这种冲击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效果。”

在那些仍有大量小规模农户的新兴国家，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到资本密集型生产的转型会产生问题，尤其是因为农业本身容易提高自动化程度。

“仅仅把工人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未必是通往繁荣之路。在中国，使用一台机器人的投资回收期已缩短到2年。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发现，”弗雷表示。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印度和中国面临自动化“高度风险”的工作岗位比例分别为69%和77%，远远高于美国的47%和发达国家云集的经合组织(OECD)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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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表三所示，作者们认为，人均GDP的低水平与面临自动化风险的工作岗位比例之间存在明显关联，埃塞俄比亚是被分析的国家中风险敞口最大的一个。





在天平的另一端，乌兹别克、立陶宛、马耳他、拉脱维亚和吉尔吉斯被视为受到自动化威胁程度最低的发展中国家。

报告援引的一项研究称，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伴随新技术到来而转移到新工作岗位的劳动者比例为8.2%，9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至4.4%，21世纪头10年仅为0.5%。

“这证明了人们的普遍担心：当今的WhatsApp之类创造的工作岗位没有通用电气(GE)或IBM多，”弗雷说。

尽管如此，至少暂时来说，他并不太担心技术进步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即便这似乎的确会损害平等。

“从历史上看，技术一直在改变劳动力队伍的构成。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证据表明技术对就业产生净负面影响，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他认为，近些年来的创新主要在一些已经存在的职业中创造出了更多岗位，而没有创造出大量全新的工作，比如说，数字技术提振了专业服务领域的就业。

此外，他指出，美国一项研究显示，高科技行业每创造出1个岗位，就会相应地在商店、餐厅等当地经济部门创造出另外5个工作岗位。

至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该报告的预测是，他们需要投资于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层次，从而受益于机器人的崛起，而不是沦为这一趋势的受害者。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的情况是，或许会有很高比例的人口找不到工作，”弗雷说。

然而，鉴于最贫穷国家被认为最容易受到自动化冲击，提高教育水平的资源从哪里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尽管如此，弗雷认为，我们应当保持“相当乐观的心态”——依据是，技术进步很可能提高生产率，至少在理论上，这应当带来全球人口总财富的增加。





机器人将淘汰哪些工作？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亚当耶扎德 译者/隆祥




戴尔公司创始人年轻时曾在餐馆洗盘子，未来创业家们第一份糊口工作肯定不是洗盘子。自动化消灭了大量低端岗位，但新技术也可能创造更多就业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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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卡车司机的小罗伊哈罗德谢勒(Roy Harold Scherer Jr)，经过长期奋斗，最终登上了自己选择的职业的巅峰。他化名罗克赫德森(Rock Hudson)，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美国计算机公司戴尔(Dell)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在踏入科技业之前，曾在中餐馆和墨西哥餐厅洗过盘子、当过服务生。

这些枯燥乏味的工作，曾经使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成功之前得以赚钱糊口。对其他人而言，这是他们的全职工作。但这些低端、不需要多少技能的工作越来越面临被即将到来的机器人时代淘汰的危险。洗盘子很久之前就实现了自动化，而等到无人驾驶汽车大量上市之时，卡车司机的工作可能也会被历史淘汰。

FT英文网站（ft.com）2016年4月出版的特别报道《互联商业》(Connected Business)提出了一个问题：劳动者需要做什么，才能让自己的职业不被机器人取代？但当下的科技革命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那些被认为只需较低阶技能的行业里的雇主和工人而言——仍有讨论的余地。

传统上被视为提供低薪、兼职、面向客户工作的旅游业，正在尝试利用机器人取代人工岗位，比如前台接待员。

英国伯恩茅斯大学(Bournemouth university)旅游管理专业教授斯蒂芬佩奇(Stephen Page)表示，机器人的广泛采用将取决于这个世界如何使用它们、将它们用在哪里。在线媒体公司旅游族(TravelZoo)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中国游客最能接受旅行中由机器人提供服务的想法，而法国和德国游客感到最不适应。

佩奇教授表示：“我们早已知道飞机是由电脑操纵飞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是一个机器人在驾驶飞机，同时由人类驾驶员的介入提供安全保障。”

另一个工作机会面临淘汰风险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业。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高级讲师蕾切尔奥尔德雷德(Rachel Aldred)表示，无人驾驶巴士可以造福巴士公司员工和乘客。先前在福利方面的研究发现，驾驶巴士是一项充满压力的工作，而且对身体健康有害，因为驾驶员需要久坐。巴士售票员反倒是一个更有益于健康、压力不那么大的职业。

“自那以来，我们已经淘汰了售票员，但却保留了巴士司机的工作，”奥尔德雷德说，“因此，从有益于员工健康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恰恰搞反了。

“无人驾驶巴士有可能让售票员岗位得到恢复，同时提升对乘客的服务质量，”她说，“也可以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

她说，更为不利的结局是司机和售票员双双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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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选择将取决于使用机器人能为巴士公司省下多少资金，以及工会和劳动者对这些变化作出的反应。

但奥尔德雷德表示，自动化甚至可能为人们提供更多工作。“工作的确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仅仅是出现了一项技术变革未必会导致工作机会的减少，只是所需的技能不同了。”

佩奇教授也持乐观看法：“人类的创造力可以为自身创造出更多就业形式，因此，可以在就业市场不断开辟新领域。”

奥尔德雷德补充说，一些工作被归类为低技能、低薪水的情况可能需要改变。例如，呼叫中心、商场及护理的工作就需要复杂的技能。“我们需要提升这些工作的质量，特别是如果要增加这方面就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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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以及教育系统可能需要让年轻人对未来做出更充分的准备。2016年3月，跨国科技公司Infosys发布了一项针对9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16-25岁的年轻人的研究，结果发现，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年轻人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影响他们未来职业生涯的一大变数。

牛津大学(Oxford)马丁学院技术与就业项目联席主任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工作机会减少带来的）任何不公平都将是政策而非科技的失败。”





人类的技术焦虑症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著有《卧底经济学家反击战》(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Strikes Back)） 译者/许雯佳




技术进步或许不会抢走你的饭碗，但前提是你能不断适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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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我在约克写下的。两个世纪以前，在这座城市，英国司法系统对捣毁纺纱机和编织机的卢德分子（卢德(Luddite)是19世纪初捣毁机器的英国手工业者——译者注）处以严厉惩罚——包括极刑。因为一个奇怪的巧合，我刚刚阅读了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在文中解释了卢德分子的观念如何错误。我对此不是很肯定。

“当时，一些人认为技术会造成失业，”艾萨克森写道，“他们错了。”

毫无疑问，当时确实存在这样的糊涂人，今天也一样。但这是显而易见的：就像艾萨克森那样，我们都能看到，技术让我们更富有，同时就业也保持在高水平。（在创造就业的发明中，洗衣机大概是最未受赏识的一项，它使家庭主妇能够成为领薪水的职业女性。）

卢德分子的观点比艾萨克森描述的更加细腻，也一如既往地相关。他们相信，机器改变了纺织业的经济实力格局，让工厂主和低技能劳动者受益，牺牲了技术熟练的手工艺人。他们想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并为此采取了暴力的方式。就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他们打破既定模式的行动相当于“通过暴乱形式进行的集体谈判”，相当于正式公会出现之前的“工会主义手法”。

换言之卢德分子并不是认为机器会从总体上破坏就业的傻子；他们是一群技术熟练工，认为机器会使他们的特定工作和技能贬值。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而且拥有足够强大的决心，以至于在应该全力与拿破仑战斗的时期，英国调派了超过1万陆军兵力阻止这些卢德分子。

多年以来，勒德派的焦虑一直蛰伏着，但最近这种焦虑卷土重来。部分原因是记者们担心自己的工作。技术变革以好几种方式冲击着我们——把人们的注意力移至线上，加大了（到目前为止）对订阅收费或者销售广告的难度；让无薪的作者通过博客接触到大批读者；甚至还有机器人写手——用算法从公司报告中萃取数据，转化成用（基本上）直白的英语撰写的财经新闻。难怪记者们已开始撰写关于机器人可能造成经济损害的报道。

机器人恐慌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整体经济形势的担忧。我们厌倦了责怪银行家，现在我们也责怪机器人，而且并非全无道理。过去30年间，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部分原因是技术变革偏袒少数高技能员工（可能也有利于某些比较平凡的职业，比如清洁工作），而牺牲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最后，人们也注意到计算机持续以指数级速度发展，开始进入此前意想不到的领域——自动驾驶汽车、声控个人助理和自动语言翻译就是例证。从珍妮纺纱机到Siri，科技取得了长足进展。

我们该从这一切得出什么结论？一个观点是：这是一种常态。过去300年来我们经历了巨大的技术变革，没出什么问题：我们适应了，我们依然有工作，还比以前富有得多——现代世界的大问题并不是失业，而是气候变化。

第二种观点是，这一次是截然不同的：不久以后，机器人会使许多人失去经济价值——无法在市场经济中挣到足以维生的工资。会有大量资金流通，但这些财富会流向机器的所有者，或者同时通过征税流向政府。原则上，在这样的未来情形中，一切都可能很好，但这需要人们对经济运行体制彻底转变想法。国家，而不是市场，将成为决定谁得到什么的裁决者。这样的世界或许不会很快到来，但是，谁知道到了2050年会怎样呢？

第三种观点可以被称为新卢德派观点：技术可能不会在总量上消除工作岗位，但技术造成的技能需求变化将是真实存在且令人不安的。数十年来美国的中值收入一直原地踏步。对此有很多种解释，包括全球化以及集体谈判的衰落，但技术变革是最重要的一种解释。

如果新卢德派是对的，那么我们面前的挑战就是去适应它。员工个人、企业和政治体制需要应对痛苦的经济变化，旧的行业被淘汰，新的行业应运而生。这似乎是对近期未来的一种可信看法。

但还有最后一种观点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那就是技术变革太慢，而非太快。机器人助推器理论暗示，由于机器需要人工进行设计、制造和安装，就业会在短期内激增，此后长期生产率大幅提高，机器人让经济效率高得无情。目前我们还很难从经济统计中看到上述趋势的迹象。尤其是，近年美国的生产率令人失望，而英国更是糟糕透顶。当我们需要机器人的时候，它们在哪？





新时代的“自动化妄想症”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创新编辑 约翰桑希尔 译者/梁艳裳




人们总会夸大描绘所处的时代，认为自己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如今我们在思考自动化未来时也犯了这种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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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每一代人都有的通病：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奇之处，认为自己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前人从未经历过的。如今我们在思考人类的自动化未来时也犯了这样的妄想症。

托马斯里德(Thomas Rid)的著作《机器的崛起：控制论失落的历史》(Rise of the Machines: The Lost History of Cybernetics)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强调我们很长时间以来—比我们自己所以为更长——一直在处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它还表明这场辩论笼罩在各种各样的情绪之中。

里德认为，扮演上帝、创造机械生命的想法比电脑问世早了许多个世纪，至少在神话故事中是如此。早期的犹太民间传说中有“魔像”(golem)的故事，它是一种没有形状的泥人，由人类赋予生命。希腊人创造了铁匠保护神赫斐斯塔斯(Hephaestus)，他用铜造出了自动机(automata)。捷克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创作出了戏剧《罗萨姆万能机器人制造公司》(Rossum's Universal Robots)，讲述的是一家工厂制造人工劳动力的故事，该剧1950年在美国上演后，“机器人”这个词流行起来。

人类可能长期执迷于能够自主思考和做决定的机器。上世纪40年代，这种想法开始成为现实，配备无线电雷管的炮弹在二战期间帮助击落了V-1火箭。里德写道：“从来没有一台自动武器借助这么少的人为干预与另一台自动武器发生碰撞。”

才华横溢而性情古怪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学家诺伯特威纳(Norbert Wiener)创造出了“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词，并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先理论家，他在1948年出版了《控制论》(Cybernetics)，也叫做《动物和机器内部的控制和通信》(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正如里德所言，威纳和早期的控制论学者用科学取代了神话魔力。

威纳被视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知”，他从极度热情转向严重悲观。1950年，他写道，自动机器将变成经济中类似于奴隶劳动力的存在，造成“大量失业，与之相比……三十年代的萧条简直就是个愉快的玩笑”。这种观点在今天有特殊意义，我们再次担心机器人的崛起。

作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安全研究方面的教授，里德是一位关于这场辩论的优秀记录者，他巧妙的记述了我们在思考自动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希望、炒作和担忧。“机器总是既正面又负面，既有些乌托邦又反乌托邦，不过多数时间以乐观主义为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和军方控制着电脑的早期应用，美国军方甚至曾考虑在越南部署被称为“步行机”(Pedipulator)的18英尺高、用两条腿走路的坦克。

美国激进自由主义思想家当时仍对电脑持怀疑态度，他们把电脑视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有人把半机器人描述为“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私生子”。

但随着电脑变得更强大并被更多人使用，它们越来越被美国西海岸的嬉皮士视为通向自由的途径，它帮助刺激硅谷的惊人发展。由于电脑具有提升精神的特性，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把电脑比作致幻药。

人与机器更和谐的画面出现了，到1995年，据估计，美国10%的人口可以被列为半机器人，因为他们的体内植入了各种设备，例如电子心脏起搏器或人工关节。理查德布劳蒂根(Richard Brautigan)把电脑视为“慈爱机器”的诗意画面开始成型。

《机器的崛起》一书引人入胜，虽说可能使人略感沮丧，部分章节非常出彩，但并未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一个严酷的教训是，我们仍应警惕所有那些对技术在未来的影响加以预测的人士。“当然，未来学家并非总是把未来搞错，但他们在速度、规模和形状方面几乎总是搞错，”里德写道，“他们将一如既往。”





被职场焦虑改变的教育版图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西蒙芒迪 译者/邹策




自动化正在加剧年轻一代的职业焦虑感，但大型新兴市场的年轻人相对自信得多，他们懂得利用技术和网络资源进行自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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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世界工作场所的自动化正在加剧年轻人的职业焦虑感，许多年轻人似乎觉得，技术变革将导致他们的境况比父辈差。

但印度IT服务公司Infosys委托相关机构对9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8700名显然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型新兴市场的年轻人要自信得多，他们相信自己拥有事业成功所需的技能。

研究表明，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更加注重技术能力。在印度和中国，四分之三的年轻人希望提升数据科学和分析方面的技能，而在法国和德国，这一比例不足50%。

Infosys对发展中国家IT行业的发展潜力表示乐观，这与2013年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悲观报告形成鲜明对比。该报告警告称，鉴于拥有IT技能的人倾向于寻求海外工作机遇，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遭遇技术人员短缺的局面。

但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正在利用技术和网络资源进行自我培训，使得技术人员数量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在中国尤为明显——在中国，沃赢科技(5Win)等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教育公司激增。沃赢科技为近100万用户提供IT等领域的在线教育。

专注于中国市场的艾瑞咨询(iResearch)表示，中国在线学习人数2015年增长21%，达到7200万人。中国公司百度(Baidu)在另外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大多数在线学生并不在大城市——这表明互联网正使得中国各地的人们都能同样地获得技能。

在印尼和马来西亚致力于将技术整合进大学课程的佐拉尼瓦提阿巴斯(Zoraini Wati Abas)表示，在帮助亚洲学生充分利用技术方面，公共部门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她说，随着大学更加依赖于数字化资源，印尼那些负担不起昂贵课本的穷学生因此受益。同时，印尼政府鼓励大学为那些无法受益于传统校园教学的人开设在线课程。

廉价智能手机让数百万相对贫穷的年轻人能够上网。谷歌尼日利亚数字化教育业务的布米巴尼奥(Bunmi Banjo)表示，许多人更感兴趣的是与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聊天，而非使用网上教育资源，但这些活动也为他们提供了有用的技能，即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谷歌2016年4月公布了相关计划，将帮助培训100万名非洲年轻人，让他们掌握数字化营销等IT技能。巴尼奥表示：“在非洲的人们总体上对未来感到乐观——他们觉得非洲正在发展，技术无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下一个前沿领域。”

在南非，谷歌支持的Digify Africa项目着眼于开展帮助年轻人找到工作的培训，这在一个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的国家里至关重要。项目经理马祖巴哈恩亚麻(Mazuba Haanyama)表示，对许多人来说，学习曲线极为陡峭。“有些培训上人们都没有电子邮件地址。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互联网，你怎么研究自己想要从事哪些工作？”

谷歌为越来越多拥有智能手机但不擅长使用英语或者印地语的印度人推出了方言工具。此类努力反映出硅谷日益认识到新兴市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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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人认为，其他地区技能的发展将威胁美国在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在2014年接受欧华律所(DLA Piper)调查的美国科技公司高管当中，三分之二认为亚洲、南美和欧洲的新兴科技中心是“中重度威胁”。

然而，在一些新兴市场，人们担心年轻人是否拥有在国际上竞争所需的技能。

在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Infosys等IT服务集团在全球崭露头角、为发达国家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凭借技术走向成功。但Wheebox首席执行官尼马尔辛格(Nirmal Singh)表示，随着这些企业进入数据分析等更高级的领域，它们现在很难找到拥有必要技能的毕业生。他说：“正式教育正在艰难应对这个问题”，他指出Infosys等公司在新员工扩展培训方面进行了大笔投资。Wheebox为雇主们提供技能评估服务。

与此同时，曼谷法政大学(Thammasat)创新学院的希拉蓬森克弗教授(Jirapon Sunkpho)表示，在泰国，一旦年轻毕业生意识到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IT培训热情就可能转瞬即逝。

他说：“每年的IT相关专业毕业生大约有3万，但泰国IT职位总数只有大约5万。”一个问题是泰国政府削减了对大学的拨款，这促使高校扩大IT等热门专业的招生来增加收入。森克弗表示：“我们的毕业生数量超过了市场能够吸收的数量。”





该操心机器人抢走子女的饭碗吗？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艾玛雅各布斯 译者/艾卜




自动化正在取代从制造业到律师和银行业的工作。如果未来是一个异域国度，那么也许未来一代是我们最好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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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过一名咨询师，她的工作是为有钱人家的孩子找到一流幼儿园和学校的入学名额。在她的名单上有一名客户，已经为他儿子的人生做好了精密规划。这名男孩将入读剑桥大学，然后在德意志银行开始他的投行职业生涯。这个孩子当时才6个月大。

头一回听说，觉得这位父亲的温室培养野心似乎很荒谬。谁会看着他们小宝宝胖乎乎的脸蛋儿，听着他们咯咯的笑声，心里想着这是“未来的Excel狗”？一年过去了，这事看起来更可笑了。毕竟，德意志银行正裁员9000个职位。

然而，我承认对我儿子未来的职业也有开始得过早的想法。他从本学期开始入学，当他穿着童鞋的双脚踏上教育机器的传送带，我曾因恐慌而颤抖。我的工作是撰写关于工作和职业的文章，每一天都被自动化普及和大规模失业的预言而困扰。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思考帮孩子为未来做准备的最好方法。一定可以找到比囤积罐头食品和报求生课程更光明的道路吧？

大多数父母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家族行当和生意。Facebook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同一家族中的人选择同样职业的比例更高”。然而该研究也发现虽然“父亲当兵则儿子当兵的可能性会增加5倍，但军事人员的儿子中只有四分之一会从军”。换句话说，大多数孩子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对我的儿子来说是个好消息。我热爱新闻业，但我不会鼓励他进入一个因生存痛苦而痉挛、因广告业消失而经常被描述为正在经历永久衰退的行业。

谁知道20年后是否还有人类新闻记者？自动化正在取代从制造业到律师事务所和银行这些行业的工作。我的职业也许就是下一个被取代的。

担心子女会走家长老路的人绝不止我一个。英国前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在一次采访中说：“作为家长的第一个最内在的本能是想要保护你的孩子，而你知道，政治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行业。”会计师、营业员和医生都会说同样的话。无论如何，大多数孩子都宁“死”（用青少年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末日）不与父亲或母亲一样。

除了鼓励或阻止他们进入自己的行业，家长们还能如何帮助子女做好就业准备呢？教师和企业敦促年轻人学好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来保障自己的未来。玩具制造商和企业家们已经搭上这股“主流”之风。圣诞袜里将会塞满那些被宣传为可以把小波比(Poppy)或者小强尼(Jonny)培养成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礼物。但我不相信每个人都能或者都应该成为程序员。正如《机器人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obots)一书的作者马丁福特(Martin Ford)指出的，常规软件的开发到处都在实现自动化。

也许反而是家长们应该接受引导。正如克里斯帕克特(Chris Puckett)和他的父母。2016年我见过帕克特，他作为电子竞技评论员，在现场和在电视上主持视频竞技游戏，从事着一份绝佳的职业，收入也绝佳。他的父亲是纸业推销员，母亲是当地教会的接待员。他们曾为帕克特决定放弃学位而从事在他们看来不靠谱的职业而担心。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慌，帕克特邀请父母观看了比赛。现在，他们是他最铁杆的啦啦队员。

还有些人比帕克特更进一步。倡导人们在职业生涯后期开展第二职业的社交企业创始人马克弗里德曼(Marc Freedman)表示，越来越多的家长跟随子女进入他们选的职业。在有关职业未来的悲观气氛之中，我发现了值得欢呼的地方。

篡改一下作家哈特利(LP Hartley)的名言，如果未来是一个异域国度——他们那里的做事方法不同——那么也许未来一代是我们最好的向导。所以考虑到这一点，我发誓要支持我儿子做太空警察的雄心。谁知道呢，或许我还会跟随他的脚步呢？





机器人接管不了世界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乔纳森马戈利斯 译者/隆祥




人工智能专家赫布里希认为，机器人无法复制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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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做一次科技实验：在网络上设置两个虚假用户，分别为希特勒(Hitler)崇拜者和斯大林(Stalin)迷，然后拭目以待Facebook、亚马逊(Amazon)等互联网公司的机器人助手会推荐什么样的商品来讨好他们。

我其实非常感谢互联网公司基于我的浏览历史，为我推荐我可能喜欢的物品。这就像让一个友善的“白痴天才”（idiot savant，有认知障碍，但在某方面有超乎常人的能力——译者注）怀着对我的偏好的过于机械的理解，去搜索海量信息，不过也常常可以切中我的需求。

我对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很感兴趣，虽然我不认为应该称它们“智能”。愚蠢、能干、乐于助人，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它们当然更恰当、听起来也更舒服吧？真正智能的软件将令人恐惧。

然而，技术专家曾誓言，2020年至2030年将预示着“奇点”(The Singularity)——电脑变得比人类更聪明的时刻——的到来。

所以，当有机会面见亚马逊机器学习研究负责人、在柏林生活的拉尔夫赫布里希(Ralf Herbrich)时，我很兴奋。他是世界上最有资格谈论这一问题的专家之一，我很想听他谈谈是否有可能出现超越人类、且有意识的电脑，这样的电脑是否会如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比尔盖茨(Bill Gates)、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所说，对人类构成毁灭性威胁。

亚马逊并不仅仅用机器学习帮我们购买更多物品。它还向旗下云端运算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简称AWS）的用户提供赫布里希团队开发的智能产品。AWS是一个云端运算帝国的一部分，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期望这个帝国能够很快超过亚马逊的零售业务。亚马逊的云端运算服务以“白标”(white-labelled)方式，运营着包括AWS在内的许多大型网站。

那些不喜欢亚马逊的人知道这一点也许会觉得好笑：如果历史不发生转折，赫布里希如今很可能正在为史塔西（Stasi，前东德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译者注）工作。16岁时的他是一名痴迷电脑的叛逆东德少年，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做电工。

他说，如果不是自己的学徒期开始六周后柏林墙就被推到了的话，他可能最终无法顶住要求他为秘密警察卖力的压力——利用从西德亲戚给的一台破辛克莱(Sinclair)ZX81型电脑上学到的技能。

后来，他在剑桥大学(Cambridge)成为一名研究员，在微软(Microsoft)、Facebook从事过机器学习研究工作。

在办公室参观期间，我不经意间发现了机器学习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问题。在将德文亚马逊网站译成英文时，自动翻译软件将USB线缆(USB cable)译成了“USB绳子”(USB rope)。“总是需要进行人工干预，”赫布里希表示。

他并不渴望或者期望机器人接管世界。他的说法是“可能性微乎其微”。

“奇点？它没有出现过，”他说，并继续解释道，将来也不会出现。

“人类非常擅长看、尝、闻、听。机器人并不擅长这些。我们刚刚达到可以让算法识别猫和老鼠的静态图像的水平。但人脑在这方面厉害得多。”

令我惊讶的是，赫布里希竟然赞同电脑只是被美化了的计算器的说法。“是的，而人脑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信息处理器。”

“电脑可以模拟智能行为。此类模拟正在大量进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我们把模拟行为置于云端时，我们就能够完成高度复杂的任务。”

“但正在发生的不过是它们把各种模式合并起来。机器人学得很吃力。它们无法复制创造力；无法重组更高级的抽象概念，无法基于很少的信息或事例想象未来。它们没有直觉，而所有人类、包括科学家都是有直觉的。我们今天研究的算法只是简陋的模拟，因为它们赖以运转的机理与大脑的工作机理不一样。”

那么，怎么看超人类电脑自己获得生命的观点？“不会。电脑是一种工具，只有人类能够制造电脑。人类能编写程序，电脑不能。不会出现有自我意志的电脑。”

巧合的是——或许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直在监视我的搜索历史——回家后，我发现该出版社寄来一本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教授撰写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书。

我原以为这本书会是又一份“机器人将接管世界”的宣言。然而不是——该书对超人类电脑的概念进行了精彩的驳斥。博登教授总结道：“对人工智能未来的末日式想象是错误的。”

又一个多么令人舒畅的结论。似乎（理智的）人类正在进行反击。





人工智能不会引发“生活大爆炸”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约翰桑希尔 译者/梁艳裳




人工智能不太可能带来任何惊雷般的产品，也不会立即对人类造成威胁，它带来的变革将是渐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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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正面临一个突破性的时刻（再一次）。

如今，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关于智能机器最新进展的惊人消息，不管是数字助理、机器人外科医生还是自动驾驶汽车。风投资金似乎正大量涌入所有那些在融资宣讲书(pitch deck)上带有AI这个具有魔力的字眼的初创企业。

人工智能领域一些较年轻的研究人员甚至认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我们有望实现“人工通用智能”(AGI)，到那时，电脑将比人类聪明，并开始发明更智能的机器。

据一些人工智能专家称，这可能导致“智能爆炸”，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实际上，这将产生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即第二人种。

不管未来多么令人兴奋（或不安），目前人工智能的局限性似乎显而易见。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最近发现，即便最具创新性的人工智能系统在8年级科学测验中也不及格。能够自动清扫客厅的1600万台Roomba扫地机器人仍很难辨识狗粪。

围绕一些人工智能专家所称的“人工痴能”(artificial stupidity)的担忧会让科幻电视剧《神秘博士》(Doctor Who)的某一代粉丝们感到出奇熟悉，他们纠结于机器人戴立克(Dalek)如何能够征服宇宙，它们甚至无法迈上楼梯。

在人工智能60年发展历史中，这项技术经历过间歇性的“冬天”，那种时候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过高期望被粉碎，研究资金被削减。“我们再进入一个人工智能冬天不是不可能的，”旧金山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联合创始人表示，“有很多言过其实的地方，因此也有很大的风险达不到预期。”

对人工智能现状的较全面评估之一来自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是该校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百年计划的一部分。这项报告把人工智能领域很多主要研究人员汇聚在一起，试图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对一个典型美国城市的影响。

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人工智能不太可能带来任何惊雷般的、改变生活的产品，而且肯定不会立即对人类造成威胁。人工智能将给我们生活中的多数领域带来重大但渐进性的变革。报告作者们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奇怪悖论”是当相关技术进入日常使用时，它就“消失了”，不再被视为人工智能。

报告称，即便如此，人工智能可能会给多数领域带来变化，例如教育、医疗、交通、能源、娱乐和安全。人工智能系统已在帮助肿瘤科医生识别癌变肿瘤。教育类机器人将教孩子们编程。预测性执法可能会让我们的街道更安全并让机场安保改观。动态定价和交通管理系统可能会大大缓解拥堵。

除了社会影响，投资者正急于了解人工智能的这些应用将如何创造和毁灭财富。

总部位于伦敦的风投公司Balderton Capital的合伙人素兰加钱德拉蒂雷克(Suranga Chandratillake)表示，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人工智能是时下的热点问题”。他认为，投资者要发现的是那些能够收集大量的领域特定数据、用他们能够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人工智能系统处理这些数据的公司。

“与其说我们处于一个人工智能的转折点，不如说我们处于一个大数据的转折点，”他表示，“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把这些技术应用于一个在商业上有趣而且能够获取大数据的空间。”

斯坦福大学的报告还强调了在放任不管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的阴影面：对就业、不平等、道德、隐私和民主表达的影响。“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要确定如何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使之促进、而非阻碍自由、平等和透明等民主价值观。”

报告的作者们呼吁美国政府让16个涉及人工智能的机构积累更多专业知识。他们还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投入更多研究经费以评估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

一旦研究人员申请更多研究经费，他们就有可能被批评请求特殊对待。但鉴于人工智能潜在地具有变革性质，他们是很有道理的。





“机器人革命”不会殃及人类子孙

作者/安德鲁麦克菲（麻省理工首席研究科学家） 译者/梁艳裳




技术革命不会把人类推向一个机器产生自我意识并接管一切的未来，类似的担忧毫无意义。同时，把人类贬低成毫无竞争力的体力劳动者，也未免过于自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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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关于机器人的特别系列报道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机器人是敌是友？这让我很感兴趣。我知道变化是可怕的，我也知道《终结者》(Terminator)中的半机器人确实可怕。但我读到的证据表明，我们在人工智能(AI)、传感器开发以及其他很多领域看到的快速变化，并没有在把我们快速推向一个机器产生自我意识并接管一切的未来。担心这种未来毫无意义，就像人工智能先驱吴恩达(Andrew Ng)所说的那样，这就好像担心……火星上人口过多。

一种更紧迫且更切实（因此也更可怕）的威胁是经济可能出现混乱。机器人（我姑且使用这个词代指快速扩张的现代数字技术工具）正快速学习大量曾经是人类专属的技能——从理解自然语言到诊断疾病、再到驾驶汽车。未来数年，这些技术高超的机器将出现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中，他们将用自动化取代人工，致使一些（或许多）人失业。

这当然意味着机器人是我们的敌人喽？不，完全不是这样。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把人类贬低为只不过是体力劳动者，这未免太小瞧我们这个物种了。

首先，很多人根本不是劳动者；他们是儿童或退休人士、病人或残障人士。对于这些人而言，技术进步是近乎纯粹的福音。它将让老年人能过上更自立的生活（比如，设想一下无人驾驶汽车带着他们探亲访友），同时让他们的家人能密切监控他们的状况，在他们摔倒或迷路时进行干预。它将让孩子们能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他们想学的知识。它将让患者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医学治疗，而不是仅仅获得通常而言最有效的治疗。

总的来说，我想不出对所有这些群体而言，科技进步何以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确实，儿童可能会花费太多时间盯着他们的智能手机，父母应控制他们玩手机的时间。但电视这种原本足以让我们变成彼此不进行任何互动的僵尸的技术诞生了，我们安然无恙；因此，我相信，孩子们会没事的。

但我们这些真正在为生计工作的人呢？即便对于我们，机器人也并非敌人，原因有两个。首先，他们不会很快让我们都失业。仍有很多事情是机器做不了的——从收拾桌子到教一个班的学生写小说。就连对技术发展最乐观的人也不认为，这些工作将在不远的未来实现100%自动化。

确实，机器现在做不了的很多工作都薪水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可以做这些工作的人很多，大量的潜在劳动力供应让薪资高不起来）。我认为，解决这一挑战的最佳办法是将收入所得税降至负值，为低收入员工增加收入。

机器人并非敌人的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让我们总体变得更为富有。通过提高我们的能力和生产率，他们创造了更富足的生活。我们喜欢交流、学习、娱乐、旅行以及消费产品和服务。技术进步将让我们能用同样的钱（乃至免费——按照如今的趋势），以更高的质量做更多我们喜欢的事情。

确实，我们多数人享受到这种富足的方式是通过获取劳动报酬。此外，确实，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这种“便宜劳动力”正变得愈发难以消受，因为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他们的技能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这将是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政策领域之一。

但我们还需要记住，这种情况源于这一事实：技术让我们得以费少得多的力气创造多得多的价值。如果我们无法弄明白如何应对这种形势，如何确保以反映我们共同价值观、保护弱者的方式分享机器人的劳动成果，那么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已遭遇真正的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





人工智能是让机器人取代人类吗？

作者/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王尔山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说，只有等人类了解了创造力的产生过程，才有可能教会计算机人类特有的那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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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春二月（2017年）的北京做这个采访，我特别想问洪小文博士的一个问题，是以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高手为代表的这一波人工智能热潮可以维持多久，人工智能目的是要让机器人取代人类吗？

这跟小文博士的履历有关：1995年加入微软，2007年出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14年兼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早在1980年代就师从卡内基.梅隆大学人工智能先驱学者罗杰·瑞迪（Raj Reddy）做语音识别研究，与李开复、沈向洋成为同门师兄弟。

而瑞迪的导师是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1955年首先提出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次年，1956年夏天，在达特茅斯学院牵头组织了人工智能暑期研究项目，许多人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成为一个学术领域。

麦肯锡和瑞迪两人均因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具有开创性的杰出贡献而先后获得该领域最高奖——图灵奖，瑞迪还在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理由之一就是培养了包括洪小文在内一大批杰出华人学者。

“我从1980年代跟瑞迪学语音识别的时候就觉得人工智能这题目很吸引我，因为人的智能是我们人类自觉最了不起的东西，怎样才能让机器也同样拥有呢？”

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和学长李开复考虑的思路，跟导师瑞迪和他的导师麦卡锡并不一致，但瑞迪对他们说，“我虽然不认同这个方向，但我支持你们去尝试。”之后他们果然做出一个很不错的成果，小文博士说，“后来罗杰拿图灵奖的时候我们也有小小的贡献。导师的导师麦卡锡也拿过图灵奖——这也是很荣幸的，我们有图灵奖师承的传统。”



五百年来棋一局

很容易看出“师承”是小文博士一个关键词，几乎每一个回答都能看到老师的影响。

比如，说到业界对人工智能当前处于哪个发展阶段看法不一，有说春天，也有说秋天，小文博士认为，“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春天还是秋天。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已经经历至少两个冬天，我自己经历过一个半冬天，就是第一个冬天的末期跟第二个冬天。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从我们研究员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很长的周期。”

“今天人工智能红得不得了，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近几年的事，但我会说，如果没有这些学者——我真的很尊敬这些早期的学者——没有他们从50年、60年前开始做这样的努力，那绝对没有今天的成果，因此我非常希望媒体能更多报道这些从这么早期就默默耕耘的学者和他们奠定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

至于到底哪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到人工智能临界值、可以做一个机器跟人的智力一模一样，小文博士说预测未来是非常危险的，麦卡锡的说法是5到500年，“我的老师瑞迪的说法也有趣：他会说大概还要10年，但他会马上补充，‘如果时光倒流，你是在30年前问我，我的回答也是10年，如果你在5年前问我，我的回答也是10年；直到你今天问我，我也说还要10年。’”

那我甚至可以帮他回答，小文博士说，你若在10年后问他，他肯定也跟你说可能还要10年，这样说起来还是跟麦肯锡说的500年比较接近。

——500年？！

上一次看到这个时间跨度恰好也跟人工智能有关：当时AlphaGo击败韩国选手李世石，有人提到“五百年来棋一局，仙家岁月也无多”，探讨机器若被赋予人工智能会不会夺走人类下棋的乐趣，并最终要在很多事情上以机器特有的简单高效方式碾压人类。

对此，小文博士淡定回答，如果算法继续由人撰写而机器只会按人提供的算法进行运算，那么，即便是此刻最先进的计算机，在本质上跟十几个世纪以前人类发明的算盘是一样的；哪怕计算机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类型的任务，但不代表计算机就能理解这些任务。

以计算机写作为例，微软也在研究，“这听起来很神奇，但简单说就是用所谓的深度学习。首先把机器训练好，告诉它这个图跟哪些字会相关：一开始我们找了很多数据先把它训练好，训练好以后，今天就带一个新图丢给这个深度学习的机器，它就会产生一些字，用这个字做引子；我们同时训练出它学习古今中外的诗词，收集起来，加上字跟字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个神经网络，然后，你只要有一个字起头了，机器就可以把后面的字找出来，最终变成一首诗、一首歌曲。”

“但人绝对不用担心，绝对不需要担心会失去工作。怎么说呢？比如上面提到的看图作诗，机器很容易就可以产生好几首，但我想不要说作家了，就是一般人看到这些诗也可以很快判断出，‘哎，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光做到这一点人就已经很有价值。毕竟，让机器通过深度学习产生一个作品是容易的，但判断永远是我们人类的长项，机器不知道哪一个作品能打动我们，也不知道这作品究竟在讲什么。”

只有等人类了解了创造力的产生过程，才有可能教会计算机人类特有的那种创作，小文博士说，但这是最难的，可能我们永远都搞不清楚。

“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我们利用大数据加上计算机、移动互联网，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微软在2016年10月刷新对话语音识别词错率新低，率先让机器达到人类速记员的水平），但要达到人的智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都以logical test（逻辑测试）为主，强调理性，固然这符合人类对智慧的定义，但人类还有非常丰富的情感、情绪、同理心，等等。也正因为这样，让人工智能可以继续作为一门非常值得研究的学问——若我们假设几年之内就能让机器达到人的智慧，那这门学问应该就封顶了，就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了。”



科学家VS.科幻小说家

既然人工智能研究之路其修远兮，作为研究院院长该如何应对？比如，怎样确定哪个题目值得做、哪个可以再放一放？理想的研究者具备什么特点？

2017年是小文博士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第十年，是微软研究院这个中国分部自1998年11月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院长，前三任院长依次分别是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都是业界响当当的名字。

回顾研究院成立当天，李开复作为首任院长从美国总部请来助阵的研究员，就包括洪小文。那天，比尔·盖茨通过视频向到场嘉宾解释他在1991年成立研究院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开创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使未来的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习，让人们能像与人交流一样与计算机交流。”

从那时起到现在，18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英才辈出。谈到管理之道，小文博士认为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中心思想，“比尔·盖茨先生所言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相信这个方向，虽然不知道要多久、要经过多少个冬天，但我们真的对人工智能怀有憧憬——你也可以说是傻劲吧，但这种坚持很重要。”

第二就是要有长期的心态，他说，“我们当然希望研究员每年都会出成果，但如果今天有研究员跟你说：你不要来烦我，给我两年，我给你成果；两年以后，他说，快出来了，再给我一年；三年过去了，他说，哎，再给我半年……这就是做研究院领导容易感到为难的地方，我们要做到奖赏分明，但要对未来做判断却不容易。也许把时间拉长来看就公平了：比如10年后再看，如果这10年来我的大部分决定以及我鼓励的项目都出了成果，那就代表我是一个好领导；如果我鼓励的项目没出成果，我不鼓励的东西却出了成果，那我就不是好领导。关键是，即使对未来做判断很难也必须做一些判断，然后给研究员最好的环境、最自由的文化，希望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至于理想的研究员人选，“有人说我们研究院的人是不是比较聪明，我觉得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很聪明，只是每个人的聪明都用在不同的地方。做我们的研究员要对技术、对未来最有憧憬。我常开玩笑说我们跟科幻小说家有什么不同，今天很多的科研成果，50年前、甚至100年前就有科幻小说家写过了，但科幻小说家只做梦，我们的研究员不但要做梦，还要把梦想实现，哪怕很可能穷一生之力都无法实现。”

——这听上去就像他的老师瑞迪在1995年3月接受图灵奖的致辞的回声，当时瑞迪的标题就是《To Dream the Possible Dream》，要将人工智能的梦想实现。

小文博士也说，“比如我的导师瑞迪，以及他的导师麦卡锡，一生做人工智能研究却没能实现自己的憧憬，做一个有认知、有感知的机器，但他们都很坚持。今天我们要找的人也要像这样充满热情，除了要有一定的专业训练，更重要的就是能坚持。前面提到人工智能研究已经有60年历史，今年是第61年，有过至少两次冬天，今天突然红得不能再红，那前面会不会再有一次冬天？还会发生什么？……但研究员不应该在意这些，而要继续往前走，这才是科研之道。”



三十年后，人与AI并存的日常

设想三十年后会怎样，小文博士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就是终极助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终极的个人助理，它永远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提前帮你准备好——像我这工作，这个会见完有下个会见，下个会见完还有另外一个，别人在做什么，有些人我可能只见过两面，再见面就会很尴尬，不知道怎么说对方的名字，实际上还不仅是名字，还有上次我跟他谈过什么，这助理就能帮我做好准备，并且还能延伸到个人生活上，比如我要去机场接我妈，应该什么时候出发、路况怎么样，凡此种种，真可以做到无缝对接。”

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小文博士说他很喜欢老师瑞迪这一描述，“我不知道这要不要30年，有可能不用。”

至于人工智能会不会让机器取代人类甚至夺取世界，“我的回答就是要相信人类的智慧，毕竟技术就是技术，人工智能跟移动技术、互联网技术、PC技术是一样的。有时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给人工智能太沉重的负担，好像人工智能跟其他技术都不一样。技术都是人类发明的，也是可以拿去用的，关键在人，而我完完全全相信人的智慧，相信我们研发的技术和机器都是为我们服务的。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生物，人的智慧一定会把人工智能用在正途，做可以对人类产生最大益处的事。有人可能会把这些东西拿去做坏事，但那是坏人，我们有法律，我们有智慧可以界定和应对。”

伴随小文博士对人类智慧的高度信任而来的，是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应该怎么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第二个问题，设计人工智能超级助理能不能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于是机器除了能帮我们轻易取得信息，也可以帮忙提醒：请您自己判断，这消息是真的假的？

小文博士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题目，“第一个问题，这是我会重视教育的原因，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我可以讲，就是要注意多倾听不同的声音。”

尤其当大多数人都这样说、民调显示大多数人都这样说，并且民调也做得很系统、很科学，这时更应警觉而注意花力气去听另外那部分声音，“你听了以后未必就会改变判断，但现在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声音没有出来，民调只说多数人是那样说，而你也没有积极找那些声音来听并作独立思考，这就容易形成另一种一言堂——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也不会说这问题大多数的人觉得这样，那就应该这样。从这个角度讲，怎样照顾少数人的权益、怎样做独立思考，在未来会变得更重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他说，“你提到人工智能，这很大程度上要用到数据。数据是什么？英文说garbage in，garbage out，如果你数据的采样不对或偏袒某一方，你得出的结果就会有偏差，因此这第二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更难，难在你怎么才能察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无论从事AI研究也好、做产品也好，都要在意怎样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安全、怎样把我们的产品做到不会因为数据而造成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某种偏见。这是80/20的原则：我做这事要照顾到大部分人的权利，但不要忘记少数人的声音，因为每一个人在很多议题上都有可能变成少数，毕竟人本来就存在各种差别。这在人工智能领域就更难了，有时你把它做完就变成一个产品拿去用了，要等出了问题你可能才会意识到。”

因此，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于有更多人能做独立思考，“如果以后不做研究了，我想做教育，而且跟多数人设想的去大学教计算机不一样，我想的是怎样将计算思维和独立思考带到中小学去，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prepare人类迎接未来，我是真的很想做。”

这么说我们应该对未来更有信心还是更担心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足够能独立思考的人可以应对建造人工智能超级助理的要求？

没想到，从人工智能学者角度谈完未来的艰巨挑战，小文博士依然可以淡定回答，“我是一个乐观者，我觉得未来只有更好，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在新的一年一定会比去年更进一步——比如今天我提到的另一种一言堂，以前我就没这样想过——人一定会犯错误，但我们一定会从错误中学习。不能说这以后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但希望以后犯比较少的错误，甚至把事情做得更好。”

“这也是我相信AI+HI（人类智慧）=超级智能的原因。”他说。




（本文仅代表被采访者本人观点。）






与FT共进下午茶：贾斯汀卡塞尔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林匯棟




人工智能权威卡塞尔博士说，AlphaGo其实是最古老的AI，但自己绝不允许人工智能独立于人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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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7年2月20日）要跟我喝下午茶的是一位人工智能(AI)专家。

“我终于懂了，这个世界并不属于他们（人类），而是属于我们的。”觉醒的人工智能女主角德洛丽丝(Dolores)，在HBO热剧《西部世界》(West World)首季终时说的这句话，余音未断，人类就在2017年第一缕阳光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加速崛起。

一个自称“大师”(Master)的家伙，以横扫网络围棋界的行为庆祝跨年，众多中日韩顶尖高手败在她的裙下。截至1月4日，在腾讯竞技平台野狐围棋上，被围棋爱好者誉为中国“棋圣”的聂卫平也成了这位“大师”的手下败将。

最终，50天豪取40连胜的“大师”揭开了自己的身份，果然又是AlphaGo（阿尔法狗）。媒体惊呼，AI时代真的要来啦！

聊到这儿，贾斯汀卡塞尔(Justine Cassell)博士摆了摆手说：“AlphaGo其实是最古老的一种人工智能啊！”

早在1968年，就已经有会下围棋的电脑系统被开发出来。掐指一算，发展到今天的AlphaGo，差不多用了50年，“这一点也不快”。

金发、戴丝边眼镜的贾斯汀有点可爱的学究气，来见我的路上她买了一只烤白薯，心心念念地说这是美国现在很流行的一种食物。我原以为人工智能专家也跟机器一样，不食人间烟火。

贾斯汀是世界经济论坛(WEF)人工智能委员会主席，学术身份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计算机学院副院长，科研成就包括发明了人形对话代理(Embodied Conversational Agent)，这是围绕人机互动的一项人工智能研究。

人工智能没有性别。在计算机界，女性也从来都不显得弱势，毕竟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爱达·勒芙蕾丝(Ada Lovelace)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有趣的是，也正是她在19世纪上半叶就预言过让机器下围棋的可能性。

我们坐在屋子里喝茶，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

贾斯汀双手握着茶杯，暖暖地喝了一口加奶伯爵红茶，说自己三十年前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修读比较文学和语言学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会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尽管那所学校恰好是人工智能的诞生地。

“好吧，那我们就来说说语言。如今，AI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那些困难都克服了吗？”我问。

“二十年前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的项目里加入了一位语言学家，那就意味着它要延长十年才能完成。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自然语言研究真的已经进步了。”她答。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人在傻乎乎地、对着生活在苹果(Apple)手机里的那个小助手Siri说话，让她帮助设置日程提醒，或者只是无聊地想让她讲个笑话。这就需要自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

不过，对于那些在语言不通的国度，也能血拼扫货的中国游客来说，谷歌推出的实时语音翻译软件会是个好帮手。它需要融合逻辑推理和模仿类比、自然语言导出、文字转语音技术等更多领域的研究成果。

“目前，自动语音识别依然不够理想。”贾斯汀举例说，“比如你建立了一个可以识别金融术语的语音识别系统， 然后有人突然说我喜欢棒球（包含棒球术语），这个系统就不起作用了。”

我喝了一口茶，打算就此更多聊聊AI的不足，但贾斯汀似乎急于介绍自己在社交AI探索上取得的成果，转而说，“不过，AI研究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于是，她着重向我推介了自己带领学生开展的人工智能项目——萨拉(Sara)，一名短发、亚洲面孔、戴着黑框眼镜的、有社交意识的机器人助手。

社交？我关心的问题来了，因为就是社交让我现在还生着气。

微软(Microsoft)开发的聊天机器人小冰，2016年11月出现在微信公号上。我简单跟她聊了聊，发现词不达意的地方很多。于是，我对小冰说，“感觉还是Siri要比你聪明”，结果这只机器人毫无征兆地大爆粗口，实在令人咋舌！

“人工智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智能？他们能分辨对和错吗？”我望着贾斯汀，期望她亲口告诉我不能。

但此时，科学家的特质更多显露出来。她说，你首先要确认“智能”的定义。在她眼中，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技术，不是某种东西，也不是某样科技产品，它的特点在于仿造人类的能力。贾斯汀的研究，就是谋求仿造人类的社交意识；自动驾驶汽车，就是谋求仿造人类的空间意识。

“仿造的部分，也包括人类的行为规范。”我补充道。

通常认为，人工智能有四个分支：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达、自动推理、机器学习。如今，谷歌旗下的Deep Mind等公司在机器学习方面取得了突破，让AI通过不断与人类棋手、与自己的分身博弈，来迅速学习并汲取经验。

不过，人工智能的基本构成中，还必然地包括了人类哲学、数学、心理学、计算机工程以及语言学的要义。比如，数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总结过一套经典逻辑——苏格拉底是人；人都是有寿命的；因此，苏格拉底是有寿命的。

“人工智能应该也逃不开这套逻辑吧？”站在智者的肩膀上，我小人得意般地问道。

贾斯汀先是让我明确什么叫“逃开这套逻辑”，然后自言自语地说，“AI能否创造一套新的逻辑呢？我的答案还是或许不能。”

这是一个哲学兼科学的问题，也许没有答案才是最正常的答案。不过，就AI能否分辨对错，贾斯汀告诉我这依然取决于你对AI的程序设置，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对道德机器的研究。

“我自己并不制造道德机器，但我绝不允许我的人工智能独立于人类工作。我只打造与人合作的人工智能。”

贾斯汀的这句宣言，未来感爆棚。一下子把我这个科幻迷，拉到了《机械姬》《西部世界》《黑镜》剧情里。这些科幻创作似乎都描绘了一种你死我活，人工智能取代堕落无能的人类的悲情结局。

“你怎么看？”

“它们就像是拿了一面镜子，我们通过镜子审视自己，这些作品是在表达我们自己对未来的恐惧，而不是机器将会演化的未来。”

“你看到的未来人工智能社会，是什么样子？”

“对我来说，最可信的一个未来，是自下而上的（变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共担制造向善且公平的机器人这种责任，最终它会为所有人带来益处。”

2016年秋季，亚马逊、谷歌、Facebook、IBM、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组成的一个人工智能联盟(Partnership on AI)，就意在推动贾斯汀所说的这种未来愿景。美国一马当先，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还有机会吗？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贾斯汀说。

七亿多网民带来的规模效应，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为明显的优势；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在保护公民隐私方面宽松的法律环境，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尽管这听上去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网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一些初创公司也得以利用庞大的数据库来发展机器学习，大量的数据又可以支持这些机器进行算法学习，达到相同体量公司在美国无法企及的高度。

“因为在美国，用户数据十分隐私，很难获取。”

但是，也正因如此，中国才诞生了像支付宝这样的移动电子商务提供商。现在，由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担任大股东的“印度版支付宝”PayTM，又正在改变这个“很多居民都没有银行账户”的邻国。

说到这里，我注意到贾斯汀的烤白薯早已凉透。真不知道采访后紧接着又被人拉去合影的她，今天还能不能如愿啃上一口。毕竟在这个寒冷的下午，烤白薯比人工智能看起来更现实些。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算法投资”靠谱吗？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罗宾威格尔斯沃思 译者/石斛




能下一手好围棋的机器人不一定是真“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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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然而事实证明他是个糟糕的投资者。“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出人的疯狂，”他在南海股票泡沫中损失了一大笔钱以后哀叹道。

然而，越来越多精通技术的投资者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数学和计算机尖端科技，来预测金融市场的起起伏伏。一些最先进的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正求助于人工智能(AI)技术，其中包括能够自动学习、适应和搜索大量数据组以研究出可交易的模式的投资算法。

但有些“量化”金融家(quant，即量化分析师)怀疑这类工具可能不过是一种高明一点的陷阱。他们认为“机器学习”这类领域被过度炒作，AI则是一种营销噱头。

“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圣杯’，某种能够投资并且实现1%恒定月回报率的东西，”位于剑桥(Cambridge)的量化对冲基金Cantab Capital的负责人尤安柯克(Ewan Kirk)表示，“我不想表现得悲观，但我很怀疑。”

全球最大量化对冲基金之一温顿资本(Winton Capital)负责人戴维哈丁(David Harding)也怀疑，AI并不能给投资业带来重大飞跃。“我不是卢德分子(Luddite)，我们总是对赚钱的新方式感兴趣。因为总有世界级的人物向我展示实际上并没有效果的灵丹妙药，我不得不对此深表怀疑，”他说。

计算能力的显著提升彻底改变了投资界，依据算法的交易商和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量资金涌入持续从市场杂音中分析出风向的计算机驱动对冲基金。这导致许多资金管理公司竞相雇佣计算机专家，直接与硅谷技术巨头和热门初创企业争夺人才。

AI处于领域的最前沿。近年来AI领域也经历了几次飞跃。最引人注目的是，谷歌(Google)旗下DeepMind的AI部门研发的程序，最近打败了一位著名围棋选手。围棋是一种古老的中国游戏，因为过于复杂，大多数专家此前都认为，计算机至少还需要10年才能打败人类围棋冠军。

DeepMind的AlphaGo这类算法所运用的技术或许还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引发了有关投资管理可能即将迎来另一场技术革命的乐观情绪。在规模上，这场革命可能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市场电子化革命相仿。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将在量化资产管理中起到极大作用，但传统资产管理公司也会在这个领域大举扩张，”高盛(Goldman Sachs)资产管理部门的基金经理奥斯曼阿里(Osman Ali)表示。

计算机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等流行的AI策略自主学习和发展。比如，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可以独立上手和掌握如何玩《超级马里奥》(Super Mario)这样的游戏。一开始算法会随机地玩这款经典街机游戏，但很快算法就能摸清如何操作和通关。

因此，自由的机器学习算法在海量数据中寻找稍纵即逝的可盈利模式的潜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我认为算法就相当于拥有巨大潜力的幼童。你可以教它们同时阅读数百万本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前计算机科学家、现在供职于贝莱德(BlackRock)位于旧金山的“科学主动股票投资”部门的布拉德贝茨(Brad Betts)表示。

然而，甚至是在很多量化分析师中，怀疑情绪依然普遍。在他们看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后者支撑了DeepMind的AlphaGo引人注目的成功——只不过是对已经投入使用很长时间的技术的扩展或加强。

“很多人使用了数十年的一些技术，都可以被称为机器学习技术，”Neuron Capital负责人罗伯特希尔曼(Robert Hillman)表示，“图片识别和把AI运用到市场之中存在巨大差异。这是否将带来投资的范式转变？我不这么认为……这不是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种效率的提升。”

柯克指出，最常见的AI策略着重于模式识别，比如区分出图片中的一只猫和一只狗。但市场上充斥着杂音和乱流，要找到模式更为困难。

“作为一名极客，AlphaGo让我超级兴奋，但从打赢一个有清晰规则和目标的游戏、到进行投资，中间还有巨大的跨度，”他说。

即使是对AI在投资界的应用前景抱谨慎乐观态度的量化分析师，也警告这个领域存在许多陷阱。一些看起来可能很巧妙、与历史数据完美契合的算法，在面对金融市场的反复无常时却常常出毛病。

“能玩《超级马里奥》未必能驾驭市场。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你总是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在市场上就不是这样了。”一家大型对冲基金中的另一名量化分析师表示，“算法可能需要时间才能找到好的交易机会并进行优化，可能先要经历很多糟糕的交易。”




















第四章 人工智能时代生存指南







我们对机器人时代准备不足

作者/马丁福特（著有《机器人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obots) 译者/邹策




《机器人的崛起》作者福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普及，预示着一场社会、经济和政治混乱。新技术难以创造足够就业机会，吸收被挤出传统岗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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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Google)最近宣布其DeepMind技术在古老的围棋比赛中击败了世界排名最高的冠军之一。这只不过是人类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取得的许多戏剧性进展的一个例子。机器正在迅速承担起越来越具挑战性的认知任务，开始形成使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能力：我们做出复杂决定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学习的能力。DeepMind的功绩之所以尤其引人瞩目，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终于占了上风，而且还因为它基本上是凭借自我训练战胜了对手。

在今后几十年里，机器学习可能是机器人和软件自动化应用出现“寒武纪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化石记录显示绝大多数的动物“门”都在距今5.42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出现，由此得名——译者注）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不久之后，能让工程师和企业家们创建智能机器人系统的工具和构造块将会如此先进和易于获得，以至于近乎所有能够利用这种技术的机遇都会被立即发现和抓住。转变近期未来的，很可能不是一般用途的机器人，而是近乎无限数量的专业应用。总体而言，这些系统可能覆盖整个就业市场和经济，最终接手几乎所有在某种程度上例行和可预见的工作。

怀疑者将很快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先进技术在破坏现有就业机会的同时还会创造新型的就业机会。这种过程无疑将会持续，但机器人技术似乎不太可能创造足够就业机会吸收那些被挤出传统岗位的劳动者。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想想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影响吧。显而易见的是，驾驶出租车或投递车辆、或者为优步(Uber)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就业将面临极高风险。

另一方面，建造真正的、完全不需人类干预就能运行的机器人汽车依然面临严峻挑战。自动驾驶技术严重依赖极为详细的驾驶路线图。问题在于应对背离这种基于数据方式的意外及偶尔出现的挑战：倒下的树木挡在路上，计划外的建筑活动或者其他可能出现的许多无法预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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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应运而生：让人留在环路中，以便处理那些异常情况。不难想象未来的车辆在99%的情况下自动驾驶，但在控制中心会有经过特殊培训的专业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在汽车发出信号表明其遭遇正常运行环境以外的情况时接手。当然，那些控制人员将从事我们寄予厚望的“新”职业之一。但是相比失去的那么多驾驶工作，会有多少那样的工作机会？

不用说，这种就业破坏和创造之间的不匹配不仅局限于驾驶。这种基本套路——将一份工作的几乎所有例行和可预见的部分都自动化，然后将剩余的不可预测的任务整合为少数的工作岗位——很可能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快餐和零售等低薪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无疑会受到巨大影响——目前美国和英国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中有一大部分是在这些服务行业。甚至更为重要的将是，所有那些涉及相对例行的信息分析和操纵的白领职业都会受到影响。随着这些往往由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好”工作开始消失，人们很可能不再相信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培训是针对技术对就业市场破坏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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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场我们毫无防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混乱。普遍失业（甚至不充分就业）显然有可能撕裂社会架构。此外，它还带有巨大的经济风险：在一个就业岗位实在太少的世界里，谁会有收入和信心购买经济体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将会来自哪里？多年来，美国普通家庭越来越依赖债务支持他们的消费。在就业岗位开始大规模消失的未来，他们如何才能继续偿还这些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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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知名人士警告了与“机器人杀手”或超智能机器相关的风险。尽管这些担忧有朝一日会变得相关，尽管在军事和安全应用场合采用自动化系统确实有重要的伦理课题，但我仍会主张，我们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将是适应职场机器人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人们可以合理地辩称，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动荡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围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展开有意义的公共讨论，并找到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适应的可行方法，那么更严重更可怕的动荡必定会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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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机器人把人类分而治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译者/和风




更加聪明的机器对人类是有益的吗？抑或它们将成为弗兰肯斯坦一样的怪物？《第二个机器时代》一书描绘了智能机器为人类造福的美好时代，但也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结局很可能是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公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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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丁(Aladdin)擦一下他的油灯，就会有一个智能的精灵跳出来满足他的所有愿望。他的精灵属于童话世界。可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也梦想着拥有强大而智能的人造仆人。现在，这个梦想正在成为由硅、金属和塑料打造成的现实。但它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梦魇？事实会证明更聪明的机器是有益的吗？抑或它们将成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样的怪物？

这是一本新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提出的问题。该书预言，我们将经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神奇的事件：创造真正的机器智能，以及全体人类通过一个共同的数字网络互联互通、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经济的格局。创新者、创业家、科学家、能工巧匠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怪才，将利用这个聚宝盆来打造让我们惊叹、喜悦并服务于我们的技术。”

第二个机器时代与第一个机器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智能。第一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取代并倍增了人类和动物的体力劳动。第二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将取代并倍增我们的智慧。两位作者认为，这场革命背后的驱动力是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或者说计算成本的指数级下降）。著名的例子是以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的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半个世纪以来，半导体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至少增加一倍。其他领域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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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进步，机器智能正在出现飞跃。随着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计算机正在管理仅仅数年前还被认为其无力管理的任务。他们预言，不久之后，机器智能将无所不在。他们给出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作为启示：此人请求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得到一粒米，在第二个方格得到两粒米，在第三个方格得到四粒米，依此类推。前半块棋盘的米粒的数量尚属可控，后半块的数量就大到离谱了。我们从机器智能得到的回报将与此类似。

然而，借用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1987年一句有关计算机的出名妙语，我们看到信息技术无所不在，可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到。在美国，每小时产出的发展趋势相当平庸。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令人鼓舞的飙升后，生产率增长已再度趋缓。其他大型高收入经济体近些年的表现更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技术的影响被吹得过头了。并不奇怪的是，两位作者不同意这种解释。事实上，他们主张，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远远未被耗尽：“数字化使得几乎任何情形都有海量数据可以利用，而且此类信息可以被无限复制和重复使用”。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统计得出的产出增幅如此之小？两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大量廉价或免费的服务（如Skype或维基百科(Wikipedia)）；大规模的用户自产娱乐（如Facebook）；以及统计中未能充分计入所有的新产品或服务。2007年6月之前，即使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享用不到iPhone手机，它的价格是无穷大的。从无穷大滑落到某个特定价格，这种下降并没有反映在价格指数中。同样，数字产品和服务中的“消费者剩余”——对消费者而言的价值和价格之差——往往是巨大的。最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衡量方法还低估了无形资产领域的投资。

这似乎颇有道理：大批新型电子产品的问世，以及数字经济的崛起和其独特的低边际成本，对福利乃至GDP的影响比目前的衡量方法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然而，担忧依然存在。信息时代适逢——而且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利的经济趋势：实际收入中值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不均加剧，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长期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我们得到的解释包括：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侧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赢家通吃”市场的崛起；以及租金收入（尤其是来自知识产权的收入）发挥的作用。不妨考虑一下谷歌(Google)搜索算法的研发成本与其价值之间的差额。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发挥了作用，而这两大趋势也都得到了新技术的提振。

《第二个机器时代》坚称，最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个开端。很多日常的脑力劳动将被电脑化，就像文书技能遭遇的变化那样。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可能被进一步掏空。结局可能是更为两极化的收入：顶层有一小批赢家，下面则是苦苦挣扎的庞大群体。以2012年的情况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2%，这一数字比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占的份额高出一倍多。

人们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不安。首先，底层人群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艰辛：两位作者指出，1990年至2008年，无高中文凭的美国白人妇女的预期寿命下降了五年。第二，如果收入变得太过不均，年轻人的机会将会减少。第三，富人会变得对其余人群的命运漠不关心。最后，会出现权力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对民主公民资格的理想形成嘲讽。

在遥远的未来，会思考的机器甚至可能压倒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就像如今最优秀的人类国际象棋选手知道他们并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国际象棋大师一样。但两位作者暗示，远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入不均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给该书同时许诺的充满机遇的盛世蒙上阴影。

因此，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巨大的挑战——假如我们要确保新的机器不致变成弗兰肯斯坦怪物的话。这些挑战对如下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方面包括：产权、教育、税务，以及其他旨在增进人类福祉的政府措施。我将在以后探讨这些有争议的话题。





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法律挑战

作者/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新锐




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对透明性和举证责任的要求，与机器学习结果的不确定性和算法保密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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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个概念是不是在公众视野中“红了”，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看看在各大机场的书店里有多少本关于这个主题的畅销书。以这个标准来看，人工智能现在无疑“红的发紫”，也还会继续红下去。

然而，科技领域的每一个新概念，从产生到具体在各行业中落地，都需要面对很多挑战，既有技术和商业层面的，也有法律和公共政策层面的。

在过去的2016年之间，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国际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美国、欧洲议会、英国、法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先后发布多份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讨论人工智能的影响和需要考虑的风险。这其中也包含了对于法律问题的讨论。

笔者作为多家科技公司的顾问，也在业务实践中遇到了很多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相关的法律问题，本文会结合实例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在法律问题上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数据的收集、使用和安全

尽管人工智能从法律上很难准确定义，但从技术上来说，目前人工智能基本都会涉及机器学习技术 (Machine Learning)，这意味着需要收集、分析和使用大量数据，其中很多信息由于具有身份的识别性（包括结合其他信息识别身份），属于个人信息。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些行为应当取得用户明确、充分且完备的授权，并应当明确告知用户收集信息的目的、方式手段、内容、留存时限还有使用的范围等。

早在2011年，Facebook就曾因其人脸识别和标记功能未按伊利诺伊州《生物信息隐私法案》（BIPA）要求告知用户收集面部识别信息的期限和方式被诉，随后又因采集面部特征前未能明确提醒用户并征得用户同意而遭到爱尔兰和德国有关部门的调查。尽管Facebook辩称默认开启该功能是因为用户通常不会拒绝进行人脸识别，并且用户有权随时取消这一功能，但德国汉堡市数据保护与信息安全局坚持Facebook的面部识别技术违反了欧洲和德国的数据保护法，Facebook应删除相关数据。最终，Facebook被迫在欧洲地区关闭了人脸识别功能，并删除了针对欧洲用户建立的人脸数据库。

当然也有对企业有利的案例。著名篮球游戏NBA2K提供了使用用户面部识别信息建立角色模型的功能，部分用户以游戏制造者未征得其同意提起集体诉讼，法官认为被告收集信息最多是抽象的违反了BIPA，而没有给原告造成具体而特定的损害，因此原告主体身份不适格，驳回了原告的诉请。

除了需要按告知的方式和范围使用用户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者还可能面临需要配合政府部门提供数据的情况。2016年阿肯色州发生的一起谋杀案中，警方希望获取Alexa语音助手收集的语音数据，该请求遭到了亚马逊公司的拒绝，理由是警方没有出具有效的法律文件。但这种例子以后还会层出不穷。公权和私权的冲突，也许会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出现新的形式。

人工智能开发者在收集、使用数据的过程中，还要遵守安全保障原则，采取适当的、与个人信息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相适应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防止未经授权的检索、披露及丢失、泄露、损毁和篡改个人信息。



数据歧视和算法歧视

人工智能在应用中，往往需要利用数据训练算法。如果输入的数据代表性性不足或存在偏差，训练出的结果将可能将偏差放大并呈现出某种歧视特征。根据国外报道，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显示，由谷歌（Google）创建的广告定位算法可能存在对互联网用户的性别歧视。在搜索20万美元薪水的行政职位中，假冒男性用户组收到1852个广告，而假冒女性用户组仅收到318个广告。而在2016年3月23日，微软公司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Tay上线不到24小时，就在一些网友的恶意引导和训练下，发表了各种富有攻击性和歧视性的言论。除此以外，因为数据存在偏差，导致结果涉嫌歧视甚至攻击性的例子，已经大量出现。

这意味着开发者在人工智能的训练和设计过程中需要秉承广泛的包容性，充分考虑女性、儿童、残疾人、少数族群等易被忽视群体的利益，并对道德和法律的极端情况设置特别的判断规则。

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并非表面那么看起来“技术中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特定人群就可能就成了系统“偏见”和“歧视”的受害者。作为开发者，需要审慎面对这样的风险。除了在采集数据和设计算法的时候需要注意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以及算法的不断调整更新外，在应用机器的预测结果是也应该更为谨慎，在重要领域不能将人工智能的运算结果当然作为最终且唯一的决策依据，关键的人为审查依然是必要的。例如在关于人工智能医疗辅助诊断的规定中，就明确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不能作为临床最终诊断，仅作为临床辅助诊断和参考，最终诊断必须由有资质的临床医师确定。

如果人工智能的歧视行为给用户造成了实际或精神损害，相关的法律责任应当首先由人工智能服务的最终使用者承担，人工智能开发者有过错的，最终使用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开发者追偿。在判断开发者过错程度时，可能需要区分不同算法：如果技术开发者主动设立了算法中的规则，那么对最终出现的歧视风险预见和控制程度也更高，如果最终因系统的“歧视”或者“偏见”损害了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难辞其咎。但如果采取的深度学习等算法，由系统自身探索并形成规则，所以开发者对歧视风险的控制程度是比较低的，主观恶意和过错都较小，可能具有一定的免责空间。



事故责任和产品责任

和其他技术一样，人工智能产品也有事故和产品责任的问题，但要分清是人为操作不当还是人工智能的缺陷并没有那么容易，举证上尤其困难。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在国内外都曾因发生交通事故而被质疑其安全性。然而，并非只要安装了人工智能，用户使用产品受到的损害就都属于人工智能的责任。笔者收集和接触了不少和人工智能产品有关的纠纷，但其中有相当的比例，都不能证明开启了人工智能的相关功能。

在确定事故属于人工智能责任前需要明确排查以下问题：是否有人为操作等其他原因造成损害后果的发生？人工智能的具体功能是什么？损害发生时相关功能是否已经启用？相关功能是否发挥了预期作用？相关功能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相关程度如何？产品功能描述和介绍中是否存在可能造成用户降低注意水平的歧义或误解？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因终端产品存在缺陷造成用户损害的，终端产品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终端产品使用的人工智能存在缺陷，而终端产品使用的人工智能芯片和服务（人工智能产品）是由他人提供的，则终端产品生产者可以以销售者的身份，要求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者作为产品生产者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双方也可以自行约定侵权责任的划分问题。

在认定产品缺陷责任时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各生产者之间的责任认定问题。因使用人工智能的终端产品可能涉及多类技术和部件，当该产品最终发生意外时，往往难以精准定位问题出现的具体环节和部位。因此，建议人工智能开发者通过黑匣子等技术手段加强对操作数据的记录和保存，以便产生正义时履行举证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产品生产者的严格责任，规定有“当前科学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免责事由。但是这项免责事由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适用值得讨论？尽管在深度学习训练数据和学习过程存在不可预见性，但考虑到人工智能的算法完全由开发者编写，开发者对风险源头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司法机关可能会推定开发者应当预见算法执行中的可能风险或要求开发者需要对风险程度的增加承担责任。在此情况下，如果生产者想要免责，就要对当前技术难以发现这项风险进行举证，但这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人身损害领域，法院对免责事由的审查往往比财产损害要更加严格。



人工智能与行业监管

人工智能技术或者产品的研发本身目前并未设置行政许可和准入限制，但是一旦这些技术和产品将要应用到具体的行业之中，那么就有可能会涉及各类行业的牌照取得的问题。

例如在目前最备受热议的“智能投顾”行业，就出现了很多人打着智能投顾的幌子行非法荐股和无牌照代销的现象。智能投顾，通俗地说就是“机器人理财”，最早出现在美国，是用数据算法优化理财配置的产品。目前国内的智能投顾平台主要有投资咨询和资产管理两大方向的业务。因此，“智能投顾”也会涉及投资咨询和资产管理两个方面的牌照。如果平台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按规定，其必须取得经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而且这样的平台只能向投资者提供咨询建议，不能接触投资者账户或者受托理财。如果智能投顾平台涉及销售金融产品，还需要根据产品类型取得相关许可。未取得相关许可的智能投顾平台经营者可能会因非法经营罪陷入刑事法律风险。在其他的人工智能应用行业，例如医疗设备、联网的可穿戴设备等，牌照的监管问题也不容忽视。

未来行业监管是否需要延伸至人工智能领域？对于金融、医疗、智能家居、自动驾驶等专业领域，监管是否有必要介入人工智能的开发，这取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程度，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进化到了能够代替人做决策的阶段，那么在人工智能的开发环节便需要引入相关领域的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在此之前，对于仅仅在自动化操作和辅助判断领域发挥作用的人工智能，不妨留给技术人员自由生长。



技术创新与不正当竞争

人工智能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用户的思维过程，并辅助或代替用户作出决定。不难预见，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服务交叉和选择偏好问题，将成为竞争法领域新的热门话题。

为了进行辅助决策，人工智能可能需要利用其他设备或软件运行过程中的数据，那么用户和其他软件的开发者，谁是这些数据的所有人，谁能够作出有效的授权？如果坚持使用公共数据必须逐一取得其他设备生产者或软件开发者的同意，无疑将极大地制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和发展速度。相反，如果认为人工智能开发者在充分保证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不损害产品或软件原有功能和商业模式的前提下，可以获取其他设备或软件的公共数据，那么必将有助于市场竞争、打破目前“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语音助手已经可以简化用户的操作，不远的未来，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可以预测用户的需求的阶段，在用户的进入特定场景前便已经准备好相应的服务，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提前介入，纠结属于合法的技术创新，还是构成对竞争对手的恶意干扰甚至流量劫持，往往需要结合介入时机、介入方式和损害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技术中立原则并非万能的挡箭牌。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的最高理想是代替用户决策，而决策隐含着对服务的筛选和分发，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将成为一种全新的流量入口。可以预见的是，开发者夹带自身利益的冲动难以杜绝，但另一方面，也无需对此过度担忧，长远来看，只要用户依然享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市场竞争始终是保证用户体验的不二法门。



未成年人保护和AI伦理

一说到人工智能的用户，很多人第一联想到的总是成年人，而忽略了身边的很多“小玩家”。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增值”技术，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手机、iPad、电脑当中，而小朋友们又是这些产品的“头号粉丝”，其接触到人工智能，实属必然。但是就在这时候，人工智能貌似并不能识别出“小用户们”的身份。最近，国外网站出现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小孩向亚马逊Alexa下达指令：“Alexa，请播放‘digger digger（儿童歌曲）’”之后，亚马逊个人助手通过算法进行识别，竟然认为小孩子想听情色内容并开始播放。当小孩子的父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无独有偶，一名六岁的女孩在和Echo内置的人工智能助手Alexa聊天时，订下了价值170美元的玩具。虽然小孩的妈妈在知道此事后立刻取消了操作，但订单早已经被处理。和孩子身高几乎相同的玩偶在第二天就被送到了家门口。因此，我们看到，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尚不成熟，而且小孩子这项技术的认知也未深入，他们在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时很有可能发生各种问题。人工智能的研发者和制造者应该预料到未成年人有接触到其产品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同时，其他主体例如政府、学校和家长，对提高未成年人对人工智能的认知都负有责任。例如，在美国白宫发布的报告《为未来人工智能做好准备》中就提到，院校应在安防、隐私和安全方面纳入伦理学和相关主题，将其作为人工智能、机器学、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整体课程的一部分。同时，在其另一份报告《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中也提出了“为未来的工作教育和培训美国人”战略，明确在数学、计算机科学等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主题中提高学生们的认知。

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人工智能技术起起伏伏，这一波人工智能热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类社会还未可知。在考虑如何使用这项技术帮助人类决策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对透明性和举证责任的要求，与机器学习结果的不确定性和算法保密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如何在建立一个既能鼓励人工技术发展，又能合理分配风险的监管制度，是下一篇专栏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如何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理查德沃特斯 译者/何黎




人类往往无法界定自身想要什么，所以确保人工智能在不带来意外后果的情况下造福人类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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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行业正准备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震撼世界的影响。如今人们意识到，从教育、就业，到如何收集人们的数据，人工智能将扰乱社会运转的方式。

机器学习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模式识别，能够让机器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来做出判断。这有望大大辅助人类思维。但这种与日俱增的能力引发了近乎“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式的担忧：开发人员能否控制他们创造出的机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计算机科学教授、人工智能专家斯图亚特拉塞尔(Stuart Russell)表示，自动系统的失误（就像去年驾驶一辆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部分自动驾驶汽车的美国驾车者死亡那样）促使人们关注安全。他表示：“这种事件可能会严重阻碍行业的发展，因此这里有着非常直接的经济自身利益。”

除了移民和全球化，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的担忧，正引发公众对于不平等和就业安全的担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投票退出欧盟(EU)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这类担忧的推动。尽管一些政治人士声称，保护主义政策将有利于劳动者，但很多行业专家表示，多数就业损失是由科技变革（主要是自动化）造成的。

英国《金融时报》/高通(Qualcomm)联合开展的Essential Future调查发现，全球精英（那些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生活在首都城市的人）对于创新要比普通大众热情得多。除非弥合这种差距，否则它将继续引发政治摩擦。美国企业家、撰写道德和科技文章的学者维微克瓦德瓦(Vivek Wadhwa)认为，新的自动化浪潮具有地缘政治上的潜在影响：“科技公司必须对他们所创造出的东西承担责任，并与用户和政策制定者合作，缓解风险和负面影响。他们必须让员工花时间思考哪里可能出错，就像他们花时间宣传产品那样。”

人工智能行业正在准备应对反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进步，已经把自动化引入白领工作领域，例如法律文书和分析财务数据。麦肯锡(McKinsey)的一项研究称，在美国员工的工作时间中，大约有45%用在可以借助现有技术实现自动化的任务上。

为了确保人工智能有利于人类，已经建立了一些行业和学术计划。其中包括由IBM等公司创建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和社会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I to Benefit People and Society)，以及涉及哈佛大学(Har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项2700万美元计划。得到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谷歌(Google)支持的OpenAI等组织已取得进展，拉塞尔教授表示：“我们看到了一些论文……它们针对安全性的技术问题。”

这方面有一些过去应对新技术影响努力的回声。微软(Microsoft)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将其与15年前相比，当时比尔盖茨(Bill Gates)动员公司的开发人员抗击电脑恶意程序。他发起的“可信计算”倡议是一个分水岭。纳德拉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采取类似的举措以确保人工智能造福于人类。

然而，人工智能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机器学习系统从大量数据中得出见解。微软高管埃里克霍维茨(Eric Horvitz)2016年底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这些数据集可能本身就存在问题。他表示：“我们的很多数据集是……在假设我们可能并不深入理解的情况下收集的，我们不希望让我们的机器学习应用……放大文化偏见。”

新闻机构ProPublica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司法机构用来确定刑事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再次犯罪的算法存在种族偏见。再次犯罪风险较低的黑人被告比白人被告更容易被标记为高风险。

提高透明度是一条出路，比如明确人工智能系统使用了哪些信息。但深度学习系统的“思维过程”不容易加以审查。霍维茨表示，人类很难理解这种系统。“我们需要理解如何证明（它们的）决策合理，以及这种思考是如何完成的。”

随着人工智能影响更多政府和企业决策，影响将是广泛的。“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培训’的机器不会固化和放大困扰社会的人类偏见？”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问道。

纳德拉等高管认为，答案将是结合政府监督（言外之意，这包括对算法的监管）和行业行动。他计划在微软成立一个道德委员会，以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任何棘手问题。

他说：“我希望有……一个道德委员会，它会这样说，‘如果我们要在任何作出预测、可能具有实际社会影响的场合使用人工智能……那么它不带有内置的一些偏见’。”

确保人工智能在不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情况下造福人类，是很困难的。拉塞尔教授说，人类社会无法界定自身想要什么，因此通过编程让机器为最多数量的人谋求最大幸福是存在问题的。

这就是人工智能所谓的“控制问题”：智能机器将一心追逐武断的目标，甚至当这些目标并不可取的时候也是如此。“机器必须考虑到人类真正想要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拉塞尔教授说。

然而，道德委员会无法平息人们对人工智能夺走工作的担忧。在201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对反弹的担忧很明显，高管们对于如何采用人工智能并作出解释十分焦虑。普遍的回应是，声称机器在可能取代一些工作的同时，也将让许多工作更能带来成就感。

对科技公司和它们的客户而言，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益可能是巨大的。如何分配这些利益将成为有关人工智能的辩论的一部分。“每当有人削减了成本，那就意味着有望创造出一些盈余，”纳德拉说，“你总可以对盈余课税——你总可以确保以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盈余。”




亚当耶扎德(Adam Jezard)补充报道






不必与科技为敌

作者/彼得蒂尔(著有《Zero to One》) 译者/曲雯雯




人类不该担忧被机器取代，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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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年指导宇航员登月的计算机相比，今天每一部智能手机的数据处理能力都要胜出几千倍。如果摩尔定律依旧准确，未来计算机将更加强大。根据摩尔定律，计算能力大约每两年增加一倍。

但今日的美国人较少再幻想计算机将帮人类实现丰功伟绩，而是越来越恐惧计算机将夺走我们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时，许多人对节省人力的技术抱持乐观态度，而今这种乐观已让位于一个可怕的问题：你的劳动在未来有利用价值吗？或者是，你会被机器取代吗？

这种害怕被取代的情绪并不新鲜。18年前，美国工人曾担心来自墨西哥廉价劳力的竞争。1992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曾预言，一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签订，那么沿着美国南部边境，人们将听到一个“巨大的吮吸声”。

今天人们认为自己又再度听到这个声音，但当他们循声追踪，找到的却不是蒂华纳（Tijuana，墨西哥西北部城市）的廉价工厂，而是得克萨斯州的服务器群。美国人害怕“不久的将来”的科技，因为他们将此视作“不久的以前”出现的全球化的重演。

但两种情况有很大不同：电脑不像他国人类同胞，它们无法取代美国劳工。人和机器擅长的事情是不同的。人类可以在复杂情况下制定计划和作出决定。我们不擅长分析海量数据。计算机则正相反，它们擅长高效处理数据，但很难作出任何人都能轻易作出的基本判断。

我是从担任Paypal首席执行官的经验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在21世纪头十年中期，我们挺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得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每月因信用卡欺诈起码要损失1000万美元。由于我们每分钟要处理成百上千笔交易，所以不可能对每笔交易进行审查。由人力构成的质量管理团队绝不可能审查得这么快。

我们试过用编写软件来解决这一问题，该软件可以自动识别虚假交易，并实时取消。但事实很快证明这种方法行不通，只一两个小时后，窃贼们就搞懂了软件，然后改变策略以欺骗我们的算法。

然而人工分析师不会轻易被犯罪分子的适应性策略骗过。因此我们采取混合的方法重新编写了软件，先由计算机标记出最可疑的交易，再由人工操作者作出最终判断。

这种人机合作令Paypal得以维持经营，反过来又让几十万家小企业能够收到付款，令它们得以在互联网上茁壮成长。

尽管大多数Paypal客户以为我们只是一家软件公司，他们甚至从没听过人机合作解决方案，但没有它的话，我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大多数人因对自动化的着迷，而忽视人类在软件运行中的作用，忘记如果没有人类操作，软件自身毫无价值。

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烈森(Marc Andreessen)曾宣称：“软件正吞噬整个世界。”但这种担心是缺乏理性的。

我们似乎已经忘了计算机不会吃东西。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其他任何事物，它们都没有任何欲望。它们是不存在的。计算机所需要的不过是少许电力，而且就连这点需求它们都没聪明到主动提出。

与计算机不同的是，人类确实要吃东西：无论是上海的鱼翅还是圣地亚哥的鱼肉玉米饼，人人都需要食物。人类还要喝饮料、钻石油、开采矿藏——而这些物资都在同一颗行星上。

所以美国消费者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新近的全球化，能够买到便宜的玩具和纺织品，另一方面也要支付更高昂的油钱，因为中国新兴车主们的需求推高了汽油价格。

而且人类的欲望并不仅限于维持生存，随着全球化推进，人们的要求将越来越多。中国数亿农民既然终于可以吃饱，他们自然希望肉的比例能够提高。

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全球化带来的一大长期威胁就是资源需求急剧上升。所以我们需要新技术来减轻这一威胁。

人类与电脑合作，将可以致力于因为电脑而出现的新事务，倘非如此，我们将处于一个不平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旧式工作将保持不变，工资将下降，物价将上涨，因为整个世界的人们将竞相工作，竞相消耗物资。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人类自己，人类最重要的盟友是机器，它们让我们能够去做新的事情。





如何在机器人时代不纠结？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公司管理编辑 安德鲁希尔 译者/邹策




机器人时代只有少数人能飞黄腾达，剩下的都要靠边站？




[image: ]




IBM的一位高管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表示，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与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进行国际象棋比赛，在对弈到一半时，“深蓝”由于软件故障走了一步闲棋。卡斯帕罗夫认为“深蓝”后来变聪明了，他本人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从而帮助深蓝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和茱莉亚柯比(Julia Kirby)警告称，与卡斯帕罗夫一样，人类可能轻易将未来拱手让给机器。

他们写道：“许多知识型员工非常担心。鉴于这些史无前例的工具有可能导致我们失去工作，我们应该担心。但面对我们身边正在出现的大规模变化，我们也不用感到茫然无助。”

《只有人类需要求职》(Only Humans Need Apply)可以归入“技术乐观派”的类别，书架的另一端则有马丁福特(Martin Ford)较为悲观的著作——《机器人时代》(Rise of the Robots)。

《只有人类需要求职》的两位作者指出，并非每一种工作都可以自动化。变化可能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发生——他们援引未来学家保罗萨福(Paul Saffo)的至理名言：Never mistake a clear view for a short distance（望山跑死马）。关键是，人类有能力塑造自己的命运。在“扩增”(augmentation)而非简单自动化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开发机器、给机器编程以及向机器下指令，调整自身以适应与机器合作。机器至今“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就犹如肌肉，它们可以成为大脑，使我们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柯比和达文波特列举了一些较为悲观的预测，阐述如何避免被机器压迫或者取代。少数高级经理将“向上迈步”，从事监控自动化系统的岗位。其他劳动者将会“向旁边迈步”，在激励、创造或移情等机器不擅长的领域发展职业。

还有些人将会“迈进”这一行（通过进一步学习计算机工作原理并研究如何改进它们）、专攻某个狭窄领域（成为超级专家），或者“向前迈步”开发新的系统和技术。

许多人已经做出了这些改变，并描述了其中的诸多变化。这里有丢了工作的律师“迈进”这一行，成为一名自动化合同审查的专业监督者；也有编辑“向上迈步”，开发了一套计算机化系统，用于准备和发布运动统计数据和盈利报告。如果将适应能力强的人与计算机搭配，就可以消除单调乏味的工作，人性化地应对这种变化。

两位作者表示，开发者必须“设法帮助人类更好地进行最具有人性特点、最有价值的工作”。然而，只是简单断言这种光明未来不会让它变成现实。促使老板们选择最有效的机器人解决方案的诱因会非常强烈。达文波特和柯比“希望企业让人类工人可就业的努力将成为他们‘社会运营执照’的一部分”。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即便不是一厢情愿，它能及时实现吗？

面对不确定的前景，这是一个很好的行动号召。但是让我们为2026年的续集设计自动化的故事创作工具吧。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知道，那些向上、向内或者向前迈步的人们是维持了充实的工作存在，还是只是在海啸来临前蹚水。





“机器2.0时代”生存指南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艾玛雅各布斯 译者/梁艳裳




如今自动化的威胁已不再限于装配生产线，也在白领圈子引起不安。如果你的职业可能消失，那么职业规划的意义何在？针对此问题，五位专家献计献策。




[image: ]




就业世界的迅速变化——从机器人到自由职业的增多——让人们感到非常担忧。自动化的威胁不再限于装配生产线，它也在白领圈子引起不安。这种担忧可能会让人气馁：如果你的职业可能消失，又何苦规划你的职业生涯呢？5位研究就业趋势的作家向我概述了他们对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职业的建议。



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

这位《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联合创始人兼总编最近通过一次有关“未来工作”的会议谈到了这个话题，这次会议是与伯格鲁恩研究所(Berggruen Institute)合作组织的。

赫芬顿写了一本新书，名为《兴旺：重新界定成功并缔造更幸福生活的第三标准》(Thrive: The Third Metric to Redefining Success and Creating a Happier Life)，探讨了现代职场的挑战。她认为，最佳战略是具有“无限的适应能力和无限的灵活性”。在这个设备永远在变化而且新的平台似乎层出不穷的时代，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唯一方法是“把变化视为唯一的不变”。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技术革命既是好事，也是坏事：“科技可能会让我们具有创造力，但也会破坏（创造力）。”她并不认为《赫芬顿邮报》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该报并不向博客作者付费。“我们创造了就业。”她表示，《赫芬顿邮报》拥有850名员工。

赫芬顿指出，多数较新的传媒公司（例如Facebook或Instagram）都是平台，用户在上面免费发布他们自己的内容，因为他们喜欢这样。“自我表达已变成一种重要的爱好。当人们观看了7个小时的电视后，没有人会说他们应该为此得到报酬。如果你在乎自己的观点，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会使用平台。”她表示，人们不会敲1000户人家的门，而是选择撰写博客吸引别人的注意。

2011年，《赫芬顿邮报》以3.15亿美元被出售给美国在线(AOL)。赫芬顿没有向她23岁和25岁的女儿提供工作建议（一个女儿在开发网络展览会，另一个女儿是一位艺术家），她认为她的任务是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并“鼓励她们冒险”。她提醒她们不要有太多顾虑。“担忧和自我怀疑会提高那个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悲观自我的声音。”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

他是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管理学教授，《第二个机器时代：辉煌技术时代的工作、进步和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的作者之一。

布林约尔松教授表示，中产阶级应感到担忧，并指出薪资中值一直陷于停滞。他表示，科技总是既创造了就业，又破坏了就业。但最近，涉及常规信息处理的很多工作的自动化现象增加。“这包括基本的文书工作，而且影响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薪资和就业前景。”

然而，他认为，人们有理由心存希望。“创新从未像现在这么快速，总财富和收入正触及创纪录高点。”他仍然乐观地认为“人们和企业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让自己生存下来甚至兴旺发展”。

布林约尔松教授给他的学生们提供了三条建议。首先，“学习如何做那些人类比机器更擅长的事情”。其中包括创造力和创业精神，还包括人际交往能力，例如激励、说服、培养和关怀。其次，接受终身学习。“随着科技的进步，今天有价值的技能可能明天就会变得没那么有价值。”第三，做那些你真正热爱的事情。“在第二个机器时代，多数市场将是‘赢者通吃’，少数最成功者会获得大多数收入、关注和成功。如果你不真正热爱你所做的工作，那么想出类拔萃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马丁福特(Martin Ford)

他是总部位于硅谷的软件公司Acculant Technology的创始人，著有《机器人崛起：科技与失业未来的威胁》(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一书。

福特对于未来10到15年的就业前景感到悲观。他表示，很难为个人提供职业建议，因为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必须由政府解决。如果他告诉某人一些有关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职业的建议，这将损害他人的工作前景。在他看来，这是个“零和游戏”。

他表示，将白领工作自动化要比将体力工作自动化容易一些。需要视觉感官和灵活性的工作相对安全，例如护士、看门人、服务员。他表示，一个影响是，提高就业能力的传统办法——教育——将不会特别有效。学习编程也不是一种解决办法。“目前人们正做出大量努力让日常软件开发工作实现自动化。”

这位有3个孩子的父亲表示，很难想出什么有用的职业建议给他最小的孩子（8岁）。“到她开始工作时，我们现在的担忧会急剧放大。”然而，他那已达上大学年龄的儿子决定当医生，这让他感到欣慰，因为他认为这种工作的寿命较长。

尽管对未来20年感到担忧，但福特认为，如果政府做出正确的政策决定，例如进一步的收入再分配，长远未来可能会一片光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在1930年预测，未来的人们将每天工作3小时，尽管这种预测可能不会成为现实，但或许那种生活已不太遥远。福特表示：“长期来看，我们可以无比乐观。”



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

她是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管理实践教授，著有《变迁：未来的工作已出现》(The Shift: The Future of Work is Already Here)一书。

格拉顿教授认为，很难对未来的工作做出乐观叙述。科技，以及工作空心化（即中等级别工作的数量减少），是主要原因。

她表示，人类的自然本能是把头埋在沙子里，希望这不会发生。“我们发现长期规划很难，而做出那些长期来看对我们更有利、但短期来看很艰难的选择就更难了。”

她的建议是什么？注意新的重要技能可能会是什么，并不断学习获取这些技能。那种三段式职业生涯（教育、工作、退休）已过时。她指出：“富有远见并准备好尝试是明智之举。”她给她已成年的儿子们的建议是为长远做好准备——把健康、人脉和教育列为优先。

他们还必须衡量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又老又穷是可怕的，但有钱却没有家人或朋友也同样不幸，”她表示，“未来不可能预测，但他们需要（考虑）他们热爱什么（以及）什么将是重要的。”



斯图弗里德曼(Stew Friedman)

他是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管理实践教授，著有《过你喜欢的生活：如何将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Leading the Life You Want: Skills for Integrating Work and Life)一书。

在给个人提供职业目标建议时，弗里德曼教授提出了3个挑战。首先是设想未来。“努力设想15年后你生活中的一天——你跟谁在一起？身在何处？你希望有什么影响力？这有助于你了解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其次是确定谁重要，你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与那些影响结果的人交谈。”

最后是创新性。“我要人们想象自己是生活实验中的科学家，尝试冒险。”

他表示，小步前进是重要的，因为这会防止人们完全止步不前。“人们比想象中更能控制未来的路。”从个人来讲，他原本希望成为布鲁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但他表示，他做了第二想做的事情，那就是让这位摇滚巨星成为他新书的一个研究案例。

他表示，数字革命让人们变得紧张和惶恐，这解释了人们对于正念的兴趣。“这是一种反应，人们需要安宁和界限。”他表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职业的关键是“持续再创造”。与他人讨论你的方法的好处在于“你会获得想法和支持”。





人工智能时代该教孩子学什么？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萨拉奥康纳 译者/马柯斯




与近乎无所不能的机器人争夺饭碗，应当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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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就业顾问真可怜。如果经济学家的话可以相信，当如今的小学生有朝一日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大量就业岗位将已经消失。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称，未来二十年，美国几乎一半的就业岗位、印度三分之二的岗位以及中国四分之三的工作都很可能被计算机取代。

在劳动者担心机器人是否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之际，老师们却在思考如何利用教育使下一代人免遭这种命运。这种方法以前成功过。20世纪初，当上一波自动化浪潮席卷发达世界时，政策制定者认定，解决方案是教育。如果机器将取代人类的体力，他们推断，更多人将需要从事脑力劳动。

于是美国大举投资教育，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劳动者通过更好的工作和薪酬待遇获得了好处。经济学家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和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这样总结道：“工业革命开启了科技与教育之间的竞赛——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人类是这场竞赛的赢家。”

但是，下一场竞赛的对手将是同时取代人类的脑力和体力的技术。机器学习算法已经开始取代并购业务银行家和外汇交易员之类的岗位。一些专家认为，我们需要以再一次彻底反思教育来应对挑战。

“学校教育往往注重开发核心认知能力——例如，阅读、写作和算术，”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表示，“智能机器早已在第一项和第三项上超越了人类。同时它们在第二项上奋起直追。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类拥有更大比较优势的其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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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免遭被机器人抢走工作的命运，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什么技能？



如何拥有创造力

人工智能往往可以井井有条地解决问题，但是人类大脑在有逻辑地发挥想象力、进行跳跃性思维方面要出色得多。人脑直觉更好、更具创造性、更有说服力。人类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创造力和让机器人望尘莫及的灵巧，去给人理发或者烹调美食。“投资创造性方面的教育很好，因为创造力属于（自动化）应该无法取代的技能，”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Nesta)政策和研究主管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称。

当你开始这样看待世界时，你会完全改变对一些有关全球教育的常见比喻的看法。

韦斯特莱克称：“出人意料的是，因为创意经济相当强劲，英国等国家会安然无恙。我们因为自己在编码等方面的能力不如新加坡和上海而苛责自己，但是事实上，这类工作最后很可能会是人工智能很容易用自动化取代的东西。”



情商致胜

一些机器或许已经学会如何表示关心，但是人类仍然拥有机器无法超越的“同理”能力。新的说法是“情商”(EQ)，代表情绪商数（或情绪智商）。“未来的高技能、高薪工作需要的技能，可能对情商的要求高过对智商的要求，并要求工作不仅创造经济价值，还要创造同样多的社会价值，”英国央行的霍尔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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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技能能否传授的问题尚未定论。不过，一些组织正在尝试。荷兰银行国际集团(ING)最近让350名员工参加了“情商培训课程”。目的是教这些银行员工如何“通过多提问题、聆听客户的感受和想法（而非只听内容），来建立与客户之间的信任，”与ING合作开发该项目的咨询公司rogenSi的主管史蒂夫埃利斯(Steve Ellis)称。

其中一项练习是，让银行员工坐在一个房间内，展示一些人们面部表情的图片，让他们识别这些表情反映的情绪。ING金融市场销售主管马克彼得德博尔(Mark Pieter de Boer)承认，一些员工一开始有抵触心理。“一般情况下，你看到那些非常注重智商的人很难做出这样的改变。”

但是他称，当员工发现训练有成效后，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该公司的调查发现，参加该课程的员工更有干劲，部门之间的合作更顺畅，生产率提高了10%。



别忘了基本技能

即使人工智能的有福时代最终真的到来，专家称我们也不能免除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等高难度认知技能。

英国连锁学校Ark Schools的研发经理黛西克里斯托杜卢(Daisy Christodoulou)称，除非掌握这些基本技能，否则我们无法建立起创造性解决高阶问题的思维框架。

“即使真的到了计算机完成大多数工作的那一天，认知技能仍然很重要——不是对于经济而言，而是为了民主社会的顺利运转。”她称，“在那样的社会中，对完成所有工作的计算机和机器人的拥有和监管将关系重大，围绕这类问题的讨论将需要受过教育、有知识的民众。





终生学习，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宿命

印孚瑟斯公司（Infosy）首席执行官 史维学 译者/蓝田




是时候重新思考教育模式了，应将其视为一个终身过程。我们不能再奖励死记硬背，而应该鼓励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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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和自动化技术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出现在日常物品和过程中，比如虚拟助理、超市结账、无人驾驶汽车和探测信用卡交易欺诈。

人工智能带来扰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扰乱往往引发深切恐惧。当前这股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变革潮流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过，就像之前的世代那样，我们必须学会超越这种扰乱，在新的时代蓬勃发展。就人类从新技术挖掘最佳效益的能力而言，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至关重要。

我最近在澳大利亚与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研究生进行交谈，他们的兴奋里夹杂着一些对未来的恐慌。我对他们提出了三点：首先，人工智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业自动化和业务流程将影响我们所有人，而且是永久性的；第二，人工智能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巨大的机会去超越它带来的扰乱；第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种扰乱将一次又一次重演。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唯一靠谱的策略是我们所有人都变成终身学习者。

我们距离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上世纪80年代写的“心智社会”(society of mind)还很遥远——那个社会有许多复杂的智能工具，它们不但具备推理和学习功能，还能以不同方式来表达和论述知识，这些工具可以结合起来，构成能够进行复杂、自主行为的系统。不过许多商业领袖已视人工智能为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最近对1600家全球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1%的受访企业领导认为，人工智能在商业和社会中的应用是不可避免的；逾四分之三受访对象认为人工智能的采用将带来积极的、全局性的经济变化；四分之一的企业已经全面部署了至少一项人工智能技术。

但我相信，人类只是忍受人工智能带来的扰乱还不够好。相反，我们可以积极地塑造我们共同的未来，以有意义、有目的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科技可以成为一种伟大的推动力，让人们变得强大，赋予他们力量，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并为弱势群体创造机会。

举例来说，20世纪初时有38%的美国人在农场工作，随后机械化提高了产量，同时减少了雇员人数。现在农场雇佣工人占美国劳动力不足1%，但整体就业岗位已大幅增加。农场工作被电信、医疗、制造业、金融服务等新行业工作取代。现在有些行业是1900年代的农民无法想象的。

同样，人工智能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从事的职业，以及我们参与的活动——无论是工作还是业余生活都是如此。人工智能将为人类提供机会，创造新的体验和职业，这些体验和职业在今天还难以想象，但有望创造数万亿美元的新价值。虽然智能系统最终可能在执行明确定义的认知任务（如解决问题）方面超越人类，但是“发现”机会（比如认识到一个可以用技术解决的问题）需要人类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思维和感官局限。正如我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全球未来理事会(Global Future Council on AI and Robotics)的联名主席、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米西卡明斯(Missy Cummings)教授所说，我们仍处于摸索如何能让智能系统与人类无缝合作的早期阶段。这将促进人类与智能系统实现工作共享，以及意义和视角上的共享。这不是人类或机器的问题，而是人类与机器的问题。这种合作对于建立意义共享至关重要，就像世世代代的人类之间开展的合作。

只有人类和机器基于共同的目标进行合作，才能实现突破。当我们达到这样的共生境界，人类将释放巨大潜能。

扰乱与超越的故事已上演了数千年。但变革的步伐在加快，因此需要更快的适应速度。

是时候重新思考教育，将其视为一个终身过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奖励死记硬背，而应该奖励好奇心和实验，它们是发现和理解未知事物的基石。教学大纲应当现代化，鼓励以创造性思维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强制性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实现数字扫盲。组织还需要为雇员提供终生学习的资源，以促进技能发展。的确，企业应该被要求将年度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员工的再培训。

从古至今，人类能够适应，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紧跟技术演变的步伐，调整发展了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升级了理解我们的工具的能力。与阅读和写作一样，数字素养也成了一项根本需要，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习计算机科学。

当今的快速变化要求国家和企业从一个新视角来看待教育。印孚瑟斯公司正重新考虑自己的培训基础设施，例如用短期课程（即所谓“纳米学位”）来加强培训，规模化帮助员工迅速掌握新技能，包括人工智能方法。我们还推出全公司范围的培训，帮助员工重新评估自己应对挑战、识别问题的方式，并且变得更有创意，为我们从事的一切工作带来创新。

这些只是小小的开端，政府和企业需要帮助发展终身学习的途径，为全世界的人们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环境。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人类潜力面临的唯一局限将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创造的各种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变得更具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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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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